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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學期初時 ，政府助學金大
學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 on
Student Finance ）成為同學們 日常談
話的對象 ，就算翻開報紙讀者來信欄 ，

也有好幾封是談及這個委員會的 ，內容
都是提及 、詢問延遲撥款的理由 ，究竟
委員會的影晌力是不是止於管理大學生
的貸款 、助學金呢 ？它對於大專界的教
育方向有甚麼影晌呢 ？而它的權力又達
到甚麼地步呢 ？

回顧香港大學的歷史 ，委員會的影
晌非常之微小 ，祇在加費方面扮演一個
角色 ，但在其它院校 ，情況便大大不同
了 ，中大四改三 、醫學院六改五事件與
及授會土木系停辦等 ，在這些干預校政
事件中 ，委員會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色 ，好像為政府把各大院校納入正常的
軌道 上發展 ，而把各大學的 自主性

置之不顧 ？

由於身處香港大學 ，這個特殊的處
境 ，我們對委員會的理解便很不全面 。

為此 ，今期的專題希望能從不同角度去
看一看這個能深遠地影晌大專界的委員
會 ，編委員嘗試從它的成員 、運行與及
一些古專界事件中

，能把委員會的 真
像J 呈現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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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必項知悉社會田耑要 ，政府的計劃

，大學的計劃及要求 ，然後提出公正的

專家意見 ，原則是不偏不倚 ，不受任何

方面的影晌 。

背 景 與 歷 史

雖然兩所大學除政府撥款外都另有

其他來源的收入 ，可是需要的金錢絕大

部份是由政府撥款付給的 。關於大學的

資助問題 ，最初可參考的文件是一九五

三年六月的校長工作組的備
．
忘錄 。這備

忘錄評論香港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於一

九五二年出的賈士域報告書 ，它提議成

立一類似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書 （U

PGC ）的機 構以處理大學的資助事務

。接著在同年九月所發表的 大學報告

書 （即Jennin寫s一Lo寫an Report )
也有同樣的構思 ，但並沒有被政府正式

採納 。

助委員會相同的一個組織 。

海爾爵士在向港督提出題為 資助

香港的大學 的報告裹說 ： 當一個政

府資助一所以上的大學時 ，會遇到種種

問題 ，在這情形下 ，政府要能使輿論滿

意 ，認為它確是根據一個公正的和有專

門知識的團體的意見而行事 。這些問題

不易圓滿解決 ，我覺得香港政府無疑需

要這樣一個團體 。 他的報告隨即被接

納 ，於是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 （UGC )

便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宣告成立 ，主席和

成員都由政府相繼委任 。

津 、劍橋 ）和講帥 ，也有一位是英國U
GC 的成員 。全數的委員均以個人身份

由政府委任 ，首屆任期為五年 。

權 限

究竟UPGC被賦與的權力有多少呢
？他們可以根據社會需求而經常檢討 ：

（一 ）香港的大學教育的設施 ；

（二 ）應付未來需要的大學發展計劃 ；

（三 ）大學教育所需的財才 ；

（四 ）就如何撥用立法局批准的大學教

育款向政府提供意見 。UPGC對任何院

校都沒有行政權 。

UPGC的主席除了在全體會議舉行
期間工作外 ，且要在任何時間地為UP
GC 的主要發言人 ，又由於全體會議不

能經常舉行 （每年最少三次 ），所以主

席項與各委員經常保持聯絡 ，並時常要

作出決定性的措施 ，這些決定未必不重

要 。因為主席職位特殊 ，政府認為必須

由一位對 香港的經濟 、社會及政治 情

況有深切認識的 本地J 居民袒任 。

另一方面 ，各校院擁有以下的 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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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 ，

而在一九六四年三 月高登爵士 （Sir

Sidney Gord。n）在預算案中重新提出

對大學撥款問題作較深入的辯論的提議

。然後香港政府以 在估定維持一定程

度的大學活動所需的款項時 ，及為公共

利益計必須進行
一定發展以應付社會上

對各科畢業生的需要時 ，都需有公正的

專家和不偏不倚的意見 為理由 ，於一

九六五年
一 月邀請了海爾爵士 （Sir

Edward Hale 一 九五一至五七年聯合

國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 ）提供意見

，研究香港應否成立與英國大學教育資

自成立至今，UGC 的成 員和 規模

曾起了幾次的變化 。在
一九七二年四月

，隨著理工學院的成立 ，UGC 的 工作

範圍擴充至資助理工學院 ，名稱也改為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UPGC

）。現時的U戶GC ，更包括 了資助香港

浸會學院 。

）聘這青教職員 ；

）遴選學生 ；

）管制課程和學術水準 ；

）接受研究計劃 ；

）內部的經濟分配 。

UPGC是政府與有關院校之間所有
關乎其權限範圍內的一切事務往來的正

式連繫機構 。

運 行

成 員

UPGC應屆的主席是高等法院汰官

場鐵樑 ，共有委員十六名 ，其中六名是

‘ 聱 人士 ，其餘的都是外地委員 。在本

港人士中 ，祇有三位為華人 ，而他們的

背景方面 ，有律師 、商界名人等 ，但屬

教育界的 ，就祇有拔筆女書院校長 。外

地委員多是英國 一些大學的教授 （如牛

UPGC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提供意

見的組織 ，但它的職責也包括經常分別

與有關院校及政府進行磋商 。政府會就

財務和學生總數作出要求 ，並表明其能

支持的大學教學及研究水平 ，通知UP

GC 其所希望兩校應培養出何種學生以

應付社會需要 。UPGC的任務是統專兩
大學的計劃 ，使它們能按照國際標準和

香港社會需要 ，以達成 目標 。UPGC的

由UPGC提供意見和控制的款項 有
兩類 ：

（一 ）經常經費 ；

（二 ）指定用途經費 （又分非經常撥款
，蘿本撥款及特殊撥款等 ）。

對於兩種撥款 ，有關院校都必項向UP
GC 提出方案 ，經UPGC詳加審閱後向
政府提出機密報告 。當政府與UPGC．羲
定 了資助計劃和撥款後 ，UPGC便分別
向有關院校個別通知叮撥款的數額 ，以

及動用款項的 一般或特殊條件 。

哺 么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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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等 教 育 的 理 想 香 港 專 上 教 育 的 情 況

人類的本性就是對真理的追求 ，最

少大家應同意世界，.g 要理解 ，而專上教

育的理想便是叢於這人類最原始的求知

懇 。l勾此專上教育應培育人們價值觀的

建立 ，對真理 ，獨立自主和理性精神的

，皂求 。

雖然社會的小斷轉變令專 L教育難

他要氓新建立其價值系統以配合社會發

暖的需要 。然而這應該在不違背其基本

理想和不降低其質素的前題下 ，尋求 一

個學抱與市鎮 （town AND 寫own )

之n遞的適當平衡 ，以使大專教育在現代

嘖值紛紜的社會轉變中 ，更能負袒起耀

明社會理想發展路向的責任 。

在香港 ，自一九六五年撥款委員會

成立後 ，確立了一個專上教育助學及貸

款制度 ，幫助學生解決經濟上的困難 。

在普及專上教育這一點上 ，委員會的貢

獻是不可抹殺的 。然而 ，過去一系列震

盪大專校園的事件卻告訴我們 ：政府正

透過委員會施展壓力 ，在撥款事宜上牽

制著大專院校的發展 。

專 上 教 育 籌 劃 應 有 的 原 則

大專界不斷與社會融台 ，增加專業

知識的傳遞和教授是無可厚非的 。然而
，專上教育本身應有其理想 ，它不應與

社會脫節 ，但亦不能盲從社會的壓力和

要求 。專上教育的發展 ，應先從教育立

場進行籌劃 ，其次再考慮經濟或行政需

要 ，否則便會犯上本末倒置和短視的錯

誤 。大學 （UniversitY ）本來就是 r整
體 的意思 ，如果在外來壓力下而缺乏

自立 ，以至淪為 高等人力工廠J ，這

是大學其基本上的變質 。社會的需求因

時而易 ，但專上教育卻必須有遠大的理

想以培育有關，O社會和協助社會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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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到高等教育的基本理想 ，大專

院校除 r 要有自由 ，民主的研究和討論

氣氛外 ，還必須持有
一貫而明確的辦學

方針和理想 。並貫徹於其教學和政策中

，要捍衛 自己的理想 ，使之不易受制於

外在縱力 ，大專院校就
一定要擁有鞏固

的 自：L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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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學 自主權並非出於特權
，這

造大學教育籌劃的基本原則之
一 ，也是

l比界各大學教育工作者所普遍接納的
。

因為如果任何社會希望其專上教育組織

發揮功能 ，就必須給予它們選擇和行動

的自dl 。，

作為一個 請詢性質 ，無伏定權力

的常設委員會J ，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

會是否超越了其職權界限 ？而它作出的

評估和建議又是否 不偏不倚 ，不受任

何方面的影晌 ？在撥款委員會的工作

程序銓鐸上 ，清楚界定了該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 ，同時更明確列出專上教育機構

應該擁有的自主權 。但事實是怎樣 ？由

七七年至今 ，發生了中大四改三事件 ，

中大醫學院事件 ，浸會學院改制及浸會

土木工程系事件等 ，不但引起了專上學

院師生的激烈反應 ，在社會上亦有不少

迴響 。在短短數年間 ，接二連三地在大

專院校裡發生澎湃一時的事件 ，這是在

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專界所罕見的 。通過

這些事件 ，可以看到香港政府現時推行

的專上教育政策 ，往往只從經濟角度考

慮 ，而忽略了社會整體的正常發展 。而

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只顧傾向政府 ，

亦根本脫離不了政府的教育經濟學 ，恃

著操縱院校百份之九十的經濟大權而漠

視院校的教育與發展的理想和 目標 。

專上教育籌劃者 ，必須配合民主形

式和遵守民主精神 ，遵重學院的教育理

想 。大專院校的財政可以依靠社會 ，但

必須保留其自主權 。高等教育的宗 旨 ，

學生 、院校以及政府都應同心合力的加

以貫徹 ，各方面不但不可胡亂侵犯之 ，

更應盡量加以保護 。

可是香港的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

憑著其投影式的影晌 ，循著社會 、經濟
、市場的需求而控制大專教育的方向 ，

利用大學作為實現政府 目標的工具 。對

這個在大專教育上扮演著這樣特殊角色

的委員會實應在其組織和工作程序上作

出深入的檢討 。

j

對 撥 款 委 員 會 的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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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分析一下⋯⋯

陳百誠 司學是授何學院 L程學曾煎

長 ，敵思為 了使同學對 L木事件 ，有比

較深入的 了解 ，所以特別訪問他 。

以下是陳同學的意見 ： 我認為U
PGC 是政府的傀儡 ，真正的失策者不

是它 ，是另有其人 。曆PCg 有些成員不 、
縫教 育家 ，只是而令 一 口L '

我覺得事情已告么段落 ，紅l-x 學生
、

再搞 下去 ，似 乎已沒有意思 ，因為學生

夢含於授會學院幣件事情的處理羊法．-’ 覺

得有不恰當的地方 j 而J1學院存有放棄
七木系的念頭 · 再加上其他 f 因素將學
生愛擭學院的心也坤淡下來 ，煩 以冉搞

下去 ，也沒手膩什蟹，蔥恿 。J
現在讓我們斤斤這會f添的發 t 原凶

和經過吧 ！

1．大專學生按受專上教育過親中 ，必須

與其他院系的學生有充分的接觸和溝通

，所以一所專上學院應有平衡而綜令性

的：課程 。

1．他們認為浸會應發展為一間人文學科

的學院 ，土木系沒有其他關連學系支持

，所以不應續辦 。

的發展經費寵大 訕自行籌措資助往往非

常困難 ，校方很可能只有 自願J 地接
納這些 r完全沒有強迫性J 的建議 。

么 婦平有大量預枓生肖遠波重祥求學 ，

4．委員會強調自己是一個獨立機構 ，不

受政府控制 · 但是它所擁有的權力及提

這現象好像漸成為一種社會的需要

木港 t 親學位啊限 ，求過於供 ，所

年有大發攻讀 L程系學生往外國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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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般迂外國大縫加收學費 ，不少同學因

添
不能支 f.t 准 人臨 ？彼迫放棄扎古願
，反觀 ，無論在私營或公營的工集理 ，

有很年下稈師的空缺都要由海外人員出

任 ，結樂花在機票 、住屋及各項貓利的

I增支史大 。邁大大地卜仕碼 r 本地化計劃
的責行夢；

約於八 二年六月 卜句 · 大學旋州兀

撥款委戲向指離I · 授內不官續辦干木下

伐系 · 而該委員向史決定不！叮表助役台
t 木系 ，此舉令授台學 ’L人為不滿 ，其

後 · 學 ’t 會（分別作港府．清綱 、靜坐及

然l川肥 馮招計擊向 ．以
’
州！變校 ）)’ 續辦一七木

系 c．般後 ，經過學 ’L會 、家 J.k 、校方及

齊 l功委以含找同“開兀州會．義被 ，決定

續辦 七木系至八瓦年 ，耐委戲會將織戚

資助 未來三年內 優：木系的費川 ，至於八

儿年 降的發城 ，IllJ要待八二年九，)1 向議
援始能決定 · 但六．義結果至今仍未公佈
、、祕 內學

’皺砭委錢台郃分別為迎件 ’釭從
出 r 他們的，也見 ，現在 · 就先讓我們 斤

‘
斤授向學 ’-．對這件事的意廷 ：

3．對川錢方rf[i :

5．委員會認為應該鋒理工發展為一間工
業學院 ，而將浸會改為中間人民學府 。

就社會的需要 ，資源的遲用 ，當然 ，專

門化是有利的 ，但就浸會的全面發展 ，

無疑會造伐障礙 。滄 人懷疑決策者把浸

會學院 間大專院校看作成 L廠
，經濟不佳時 ，便停止 生產 ，當

學生是未完成的製造品 ，加以掉棄 ，遣

散 ，不予琿會 ‘ 這簡直是漠視院校的尊
嚴 ，教育的原則和理想 。

授侖下稈系花台州 人人 ，

設備全雅捨 棄而．紋婿發展

將廈行
，所議？

不 ： ,

費用約 丈干萬元 ，對再港政府而

言 ，，蘊竿餞用是 f 顱以
b ，教育下應以經濟掛帥 、k

叮足 ，政府卻持有相反f白憑見 ；
l一文：木 L程系這煩巾型技南．灤夜 卜賞終
授介發興 。

2．再港已 有鍵夠r白學位給 有志進人土木
L程系的）計磚祉。

3，在現有授院之故礎而擴峽七木 L程系
是小合經濟原則

2·該系開支龐大 ，所需費用如憊崙蒸脾
學系發展 ，對浸會更為有馴 而且 ，用

發展土木系的金錢 ，．汪理工所以培養更

多人才 ，更力q搬 f 縫濟原則 。

唱戶

3．資助委員會祇是根據社會需要而提出

建議 ，小組織實不兩神授會主擭乎如果

餐會接納停辦土木系 ，委員會會安排各

師生皓出路問題 。如果浸會不接納這建

議 · 政府不會資助土木系學 付計分之大

的學 ，但授會可尋找其他經費來源 ，

無續！喝辦上木系 。

編者認為 ，從這次事件中 ，可似比較清

楚地 r 解對委員會所租任的角色 ：

1．委員會要求授會立 lJ停辦 t 木工程系
，而他們槃稱會將師生調仕理上學院 ，卜

但是他們有否考魚瞇會和理 仁 ：木系的

課程是織然不同 · 而畢業提的思叮資格
均是不同的呢 ？，註一 、

’

2．委員會常聲稱自己是州語詢性的機以
，但當初卻 不理會授會校良縫孿 上叮 爍

對 ，堅持停止資助浸會 r 程系 ，令 人懷

疑UPGC是否是一個真正請詢性的機構

認
一
編 授會士卡工程系被不少外國大學“
坤
儀
付中方亡壁州

以
兀他他

巴
今

’子
一 特別是英國的 ，忍為與 大學 Ial

·水舉 ，州 以和其他大學 上木工
程系學 t 一樣 · 到英國攻讀碩士
課程 。授會土木系剛畢業生到港

啊中屆A職位任幹，鮫初是做助理工
伐師 · 這地位和港大剛舉襲生一

樣 ，但理工畢業 者就沒有這地位

r 。

.m委以會又有什麼意見呢 ？

3．委員會一再強調校方擁有一切自主准
· 校方若要織樹榭辦 L木上捏系的話 ，

註二 ：叮參單木篇UPGc 的運行 。
叮以自己尋找經費 · 但UPGC有沒有考
憊到校方有沒有這樣大的能力呢 ？沒會

一- ?-?．、 一一一一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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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過 程

七七年十一月 ，香港政府的 高中

及專上教育綠皮書 J 公佈 。在 教育綠

皮書 中 ，政府提出了一連串的教育政

策建議 ，建議中三淘汰試之後分為 文

怯 及 工業 兩類學校 ；中五會考之

後舉行兩年中六課程及一個兩大統一入

學試 ，而中大亦應從四年改為三年 。政

府的推論是 ，統一兩年中六課程 ，跟著
一個統一大學入學試 ，為了配合統一改

革中大適宜從四年改為三年 ，而政府亦

建議中六課程是著重通博的教育 ，而有

主修 、副修之分 ，換句話說 ，中大四改

三 ，並非將 目前中大四年的課程 ，壓縮

在三年完 成 ，而是要取消中大現在的一

年級課程 ，代之以中學第七年 （Form

Upper Six ）。

議的決心 。前中大校長李卓敏曾一再指

稱 ，中大不會實行三年制 ；中大教師協

會亦聲明堅決反對改制 。

反 對 改 制 論 點

（一 ）前中大校長李卓敏曾指出 ，四年

制對實踐中大創校的宗 旨 ，有特殊的重

要性 ，而中大素以溝通及融會中西文化

為首要 ，除培養對中西文化的認識 ，還

要培養對中英語文的造詣 ，自然需要較

長時間 ；此外 ，四年制對中大推行的

通識教育 ，也有特殊的黑要性 ， 通

識教育 是使學生在第一年先奠立一個

廣博的學問基礎 ，然後按其興趣 ，’修習
各種專門知識及學問 ，亦可令一個學院

的學生對其他學院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
，從而枓正現代教育的極端專業化的弊

病 。如果中大改制為三年 ， 通識教育

就無法推行 ，政府雖建議中六課程著

重通博教育 ，但實際上 ，．中六課程必會

受大專院校或大學入學資格影晌 ，學生

祇會專注數個考試科 目 ，所以祇是為考

試而讀書 ，根本不能把中六課程擴闊 ，

而中七一年亦不能代替大一那年 ，由於

讀書時的心理已截然不同了 。

最普通的大學制度 ，中大的四年制祇不

過是依循著這個世界潮流 。英國所採行

的三年制是一個特殊例子 ，即使英國國

內 ，三年制也不能全國通行 ，而且據數

位英國大學教育專家稱 ，英格蘭 、威爾

斯的大學正邁向三改四 ，蘇格蘭的大學

根本就是四年制的 。

（二 ）政府要求中大四改三 ，最主要的

理由在節省經費 ，從而增加大學學類 ，

而統一入學試可減低學生的考試壓力 。

其實此種改制的做缺 ，未必能節省經費
，削減中大一年的課程 ，就必須規定中
六學生多讀一年中七課程 ，這不但逼使

中文中學及私立中學不得不增聘資深教

員 ，擴充設備
’
，這些都增加許多開支 ，

而且中七學生人數必然六七倍於大
i
學一

年 ，花在六七個中七學生身上的錢 ，每

年便超過二萬元 ，絕不低於用在一個中

大一年級學生身上的經費 ，祇不過政府

可以將資助大學生的錢轉嫁於社會人仕

身上 。況且增多了這麼多名多讀一年中
七的學生 ，而大學學額卻無注實質地增
加 ，結果是令更多中七學生無決進入大

學之門 。其實 ，增加大學學位應從增加

經費著手 ，大學學額若充足 ，競爭必減
，學生精神負袒相應地減少 。

添不栽
。 叫

師 生 反 應

自 教育綠皮書J 公佈後 ，中大校

內師生就改學制的問題作出熱烈及深入

的討論 ，成立專責小組外 ，還舉辦過座

談會及師生研討會 ，在七八年二月十五

日 ，中文大學六成以上的學生 ，聯同老

師 、校長及校友 ，一共二千六百多人 ，

在校園科學館露天廣場參加反對中大四

改三的大會 ，顯示中大全校反對該項提 再環顧世界各地 ，四年制也是各國

釁驕添，r 減口珍戶膩戴刈日矯
'I‘•曰個？{
！•‘J

醫 學 院 六 改 五 事 件

缺堤的洪流將一切都毀壞 ，而這

回反對六改五的學生話動 ，就正像這缺

堤的奉娜
，代表了理想的衝破 ，希望的

幻減 手缺乏根深蒂首的理想 ）和一致的

行動 才豈不是這運動的致命傷嗎 ？ 馴織

修讀臨林前期首年課程之前 ，必先完成
一年的醫預科課程 ，而中大校外新生則

可直接進入臨林前首期課程 。J

大內政 ，而畢烈治 （UPGC去屆主席 ）

亦在中大畢業禮演講中 ，重申大學 自主

大四

的新

其寫

細

，中大醫學院事件 ，可視作中

的廷續 ，亦是對中 大教育理想
，次挑戰 。

斗

一
鼾L

， 四， , 。 ，
編 的鼓榆

中大
昀
師生 ‘ 然而 ，政府及LPGC 鵝右

校政昤陰影 · 始終瀰漫著校園 ，中馮黔
學院更是 首當其衝“ 。

戛

早在七四年 ，政府已通過在中大成

立醫學院的計劃 ，當時uPCc 建議 唯

該同時為中文中學畢業生及那些在適實

的 高級 程度考試中取得合格成績的

英文中寧畢業生提供 入學機會 ，執行方

汰為修讓醫科的學生將會部份是中大完

成第一年課程 ，另一部份爾是中大以必

取得同樣程度的學生 。
憚卜、

一九七六年 ，大學當局與UPGC取

得協議後 ，醫學院院長呈遞 新生取錄

政策與程序 J ，內容為 中大校內及校

外學生數 目大致相同及中大校內學生在

警

七八年 ，醫學院院長要求重新考慮
一
教生制度 ，主要原因為 准許高級程度

會考生庭接入第二年修讀 ，會有損於中

大在專上教育綠皮書上所爭論的立場 ，

及作為醫學院的準備課程而言 ，中大約

醫預科課程比中七課程更為適合 。，J 因

此提議 1. r高等稈席考生申請入醫預科
而高級程度考生 申請入臨床前期首年課

程 ，而後者入學標準由新生取錄委員會

決定 ‘ 之，直接入臨床前期首年的中七

學生 ，因未能接受醫預科所提供的通識

教育 ，因此要加入有限的行為科學 。

但設立醫預科的提議遭受到UPGC的反
對 ，而重 申七四年的建議 。其後 ，院長

所提的建議為 r1，八0 年度理學院一年
級同學 ，上學期仍修讀其暫定主修科 目
。下學期部份同學選讀一特別的預科課

程 。2．醫學院新生取孫委員會應定遷進

八一年 ，學生撰寫報告書 ，建議

1．八一年開設暫定主修醫科一年級 ，由

醫學院負責選錄高等程度考生 。2．八二

年實行統一收生制 ，醫學院與其他學院

相同 ，一律以高等程度會考成績為遴選

新生的依據 。3，在醫學院六年課程首三
年內 ，提供通識教育 。4．採用雙語教學
。 校方表示統一收生標準須與UPGC
進一步磋商 ，其後校方通過成立暫定主

修醫科 ．即 醫學院取錄三批學生 1．高等
程度會考考生申請入暫定主修醫科 。2.

高級程度會考考生申請入臨首前期首年

3．理學院一年級申請 入臨林飾期首年 ，

囈

在醫學院事件整個過程中 ，我們看

見UPGc 的左右 ”而中大的教育理想亦

似乎向這勢力低了頭 。

職

朮斗

嘆 ？

以戶

織

預科學校的數 目 。

八。無 詠公。醫學院將採用， , ._ _
國醫學總會所規定之教學制度及方式 ；

而取錄的學生分兩批 ，一為理科學一年

班的學生 ，二為校外高級程度會考的荒、

必
要
必 震訪實州‘

生 。J 此並非中大原意 ，醫學院院長荊 才
‘

明贊成醫學院六年制 ，澄清UPGC之
議實為指令 ，但UPGC一再否認干涉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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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部份準大學生來說 ，接到成績

通知單後 ，和第 個打交道的是大學 ，

第．兀fP1便要數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

會 （UPGC ）了 O

不管能 否進人大學 ，都要先遞交表

。如果你兵分兩路 ，港大中大齊報的

· 一份表格便足夠 r 。相信除此之外

很少有 一種表格同時適用於兩所大學

有人說 ，這份表格複雜難填 。可不

是嗎 ？上年初 ，核數處長的一年一度的

砲轟便瞄準大學生 ，指稱半數申請助學

金及貸款的個案填報失實 ，反映大專界

學生品行不正 。代表港大學生形象的學

生會急忙走出來否認 ，指出實為表格繁

復 ，而且部份家庭成員不肯透露真確資

料 ，並非大學生存心欺騙 。

它也可令人葬身海底的 個人倒霉 ，

家庭蒙羞 ，大學恥辱 ，社會不幸 ，隱瞞

的資料被揭發 ，而被控發假誓 。

這些錢借來了 ，大家會如何運用呢

？如果你不滿意JCSF 出手太低 ，醫學

院亦有貸款供 各同學申請 ，而我們的醫

學會也有ELIXIR LOAN FUND 。

是撥款與大學的機構 ，我們每人一年二

千多塊的學費不及大學經費的十分之
一

，其餘的大部份便是來自UPGC 。所以

常聽到 大學生每年要花費納悅人 × ×

× 來培養 ，這個數字兩三年前平均要

三萬元以上 ，唸醫科更要五萬元以土 ，

所以各位幸運兒 ，好好珍惜自己的權利

，盡點自己的義務吧 ！

大學生資助始自1弱9年行政蜀的汰

案 ，提供資助與 有確實需要的同學 ，不

使被取錄的人因欠缺資助而失去其就讀

機會 。現時有超過 一半的港大同學是中

請貸款旋助學金的 。從 收舊照片中 ，

叮肴到以前的大學生都穿西裝 、結領帶

，而 現代 的大學生ulJ是肩袋 、T恤
、彼鞋 、牛仔袂 。，d收轉變 平民

化J ，實在要歸功於學生資助 ，使中 F

階嘖的 大學生愈來愈 多 。

不知是否要警醒
一下大家 ，近年當

接近派申請表時 ，照例有一兩宗因隱瞞

收入而被控告的案件在報紙上 ，但其實

資料不確卻沒有被控的又何止這麼少呢

不少同學的支出大部份在食宿方面
，

，自辦舍堂的租金可不便宜 ，吃也不簡

單 ，飯堂三塊半的飯不知有多少營養呢

? （碳水化合物例外 ）。醫科同學的支

出是出了名多的 ，書籍的費用及購買儀

器的支出都是令人咋舌 ，而且很少有多

餘時問來補習 搶錢 ，脣假比人家遲

和短 ，又沒有職業輔導處協助找 暑期工

UPGC對專上教育有多大影晌力呢
？一向不大清楚 ，不過可以從其在浸會

土木工程系事件中看出一點端倪 。不過

希望下面的事絕不會發生⋯。二

x 年 X 月X 日

從此 ，UPGC便與大學生結 下多年
密切之關係 ，不躅 k學期n認，甚至畢業
後江年內 （還款期限 ）都大有關係 。U
PGC 是 債補人 ，我們成 r f戊f子
J 。當然 ， 債 f子 有任何風吹 草動 ，

例如喬遷之喜或外遊超過 究們月 ，都必

項以 曆而通知 l尚權人 。要成為 債仔J
也不是簡單的 事 ，你要提供全家的職 業
，收 人 ，財產及居住狀況的資料 ，包括

已分居的父母兄弟姊妹在內 （杳幾代 ？

) ，似乎祇漏 了身饑特傚 、隱疾和生活
習慣 。

經過 有關同學的努力之下 ，今年度

開始 ，凡申請資助都必須呈附入息証明

文件 ，和實行消費調查 。有了入息証明

至少叮以堵塞 一項主要 失實 的指責

。但不知蘿麼原因 ，學生消費調查在港

大的反應則極之差勁 （遠遠低於中大 、

理工 徒授會 ）。是港大同學 非常 滿

獸現時的貸款抑或是連這些切身關係的

事亦漠不關心呢 ？

有人很不滿大學生的 貸款與支出

不相稱 ，指出他們一方面向政府免息

貸款 ，另一方面又買相機 ，外出旅行 ，

參加百多元的聖誕舞會 ， 陸防堂夜夜

笙歌J 及生活 多姿多采 。其實 借錢

並不等於破產 ，要處處限制自己的生活

。大學生活不能祇有書本 ，社會的經驗

.（本報專訊 ）由於九 匕問題的陰影

，本港人 L 劇減 ，形成醫生供過於求 ，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決定停辦有

悠久歷史的港大醫學院 ，因為中大醫學

院已經足已應 付醫生的需求有餘 。港大

醫學院現在仍然襯續上謀 · 直至現時的
一年級畢業為止 ，但不會再招生 。··一

近年 加 風盛行 ，但逢加必反 （

加薪例外 ），大學雖是學術之地 ，世俗

事亦不能免 。上學年加學費時學生會曾

大力反對 ，要求UPGC必須保証增加貸
款以彌補所加之學贊 。你說 ，UPGC是
否我們的枚命水泡 ！?

和生活的體驗都是不可或缺的 。關於如

何善用金錢 ，則應該和大學生應有獨立

的思考lJ斷 一樣 ，讓大學生自己去支配

和負責 ，至於是否運用適當 ，alJ見仁見

如果我們不正當地運用這個水泡 ，
說到這喪 ，可能有人問 ，我又不需
, UPGC干我底事 ？顧名思義 ，它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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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臨 時 房 屋 區 後 感
文 雋

執筆之 日 ， 九龍灣事件 已告一

段落 ，災民不但停止絕食 ，搬回九龍網

臨時安置區 · 而且絕 大多數願意接受重
新安置 ，搬入屯門或船灣 。

在這次事件中 ，學界的參與是熱烈

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滿房屋署官員在

鼓初便說出不惜以武力來遜徒災民 。

醫學會的反應也是迅速及熱烈的 ，

在災民到房屋署外請願當晚 ，醫學會便

組織 卡餘同學到九龍椅臨時安置區 ，希

望更能 了解那裹的環境 ，與及災民不 肯

遷 人船灣的理由 ，翌 日中午 ，請願的 災

民宣佈絕食 · 晚上有十餘位同學到房屋
署外慰問那些災民 · 兼且希望進 一步了
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拒絕搬 入船灣的理

由 ；在十三號的中午 ，為了更能掌握此

次事件的真相 ，十餘位同學親 自入船灣
，訪問 了十一匕戶家庭 ，訪問的內容都是

環繞著交通 、就業情況 、教育等問題 。

在這一連串 實際行動 、親身感受 之

後 ，那 卡餘位同學經過熱烈的評論 ，最

後聯署 了二張大字報 ，向同學交代他們

對這次事件的見解 。

近年來 ，關社的行動是比較少見了

，為此 ，編委員籌備 了這個專輯 ，內裹

有實際參與這次事件的同學的感受 ，也

有一篇是從一個以前曾積極參與關社行

動的同學來評價此次參與 ，幹事會的一

篇是從這次事件中 ，反省一下醫生的責

九 龍 灣 事 可牛 說 起

一 月十 日 ，數百 名居 住在九 龍

灣 臨時安 置區的居 民 ，因為 反對 房

屋著 強迫他們 逐入 光頭 山而進 行絕

食抗議 十八 歲至五 十五 歲的成

年人 開始 進行絕 食 。而雙 方的談判

始 終不能解 決問題 。數 日復 ，居 民

決定將 行動升級 ，五 十五 歲以上 的

居 民亦加入絕 食行刊 。至我稿 日為

止 ，居 民已經有十 多天 沒有 進 食 了

，有數 名居 民 ，因為體 力不 支而 相

繼入 院 ，有些 更情況 欠佳
⋯⋯輿 論

方 面亦比較 支持 房屋著的 決定 。

在 目前情況下 ，因為大 家對 整

件事情都 未有足夠 掌握 ，加以事件

本身錯綜複雜 ，因此 ，若 果在現 時

妄 台下一 個刊斷 ，似乎 言之 逼早 。

但是 ，有 不少 同學亦主動地去 了解

整件事情 ，親身去九 龍灣 ，光頭 山

和房屋著 門前去 了解居 民的 真實情

關 心 者

但是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是 否應

該 只信賴報 章上 的報 導 ，而不去親

身 了解居 民是 否真的如斯 無理取 問

？大學生們 ，木來社 會的 主人 翁 ，

你們 的獨 立思考去 了那裡 ？

二 、作為一個醫 學生 ，未來的

醫 生 ，醫療 界中的
一份 子 ，你們 還

否記得 日內瓦 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ceneva）的 其 中一 句嗎 ？

九龍灣事件因居民的絕食行動而進

入了高潮 ，各界對事件的分析各有不同

。為了對事件更瞭解 ，我便和幾位同學

前往船灣臨時房屋區觀察情況 。雖然這
一行不能給我對這件事的瞭解有很大的

幫助 ，卻使我體驗到中國人傳統民族性

格的一面 。

在臨時房屋區裹 ，我遇到的是一華

友善的中國人 。雖然我們表示訪問他們

只是想加深瞭解事件的真相 ，並沒有能

力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我們仍是受到熱

誠的接待 。有些是工作了一整天的勞動

工人 ，正在欣賞電視節 目 ，消除疲勞 ，

也放下他們喜歡的連續劇和我們交談 。

其中一戶人家更拿出他們在祖國帶來的

鄉土茶葉招待我們 。這又怎會是電視上

描述的景像 ：一位家庭主婦發覺到訪者

否 是房屋署人員
，來替他們辦入住公屋

手續時 ，便．鴨上送上閉門羹 。誰說香港

人情冷漠 ，誰說中國人不好客呢 ？

從談話中 ，多數居民都表示入住這

個臨時房屋區是迫不得已的 ，在入住後

也發覺到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但他們是

面對現實的 ，當他們發覺對政府要求入

住較近市區的房屋是不能達到時 ，便決

定搬 入船灣臨時房屋區 ，及早安定下來
，繼續他們的生活 。不要說他們是儒 弱

的 ，不肯為自己爭取 ，只不過他們是理

智的 ，不會強求 。他們一樣有要求 ，不

過是更切實吧了 ！他們要求的是將房屋

區改善得更完善 ，使入住的困難能解決

。這些相信政府當局是能辦到的 。這些

不正是我們中國人的腳踏實地 ，敢面對

困難的性格嗎 ？現在世界各國均出現經

濟蕭條 ，但細觀香港 、星加坡等華人聚

居的地方 ：居民勤奮 ，在困境中切實地

去斡 ，不去倚賴政府的失業救濟金 ，這

兩地的經濟仍繼續增長呢 ！因為我們中

國人相信生活是自己創造的 ，只要努力

地去斡 ，必能克服一切困難 。

居民們又表示他們也不知下一次遷

徙是何時 ，雖然前途不明朗 ，他們也沒

有把握 ，但他們卻表現決心 ，肯為未來

而奮鬥 。他們更關．0 下一代的培育 ，因

此當我們問及那件事情是最迫切改善的
，得到的答案是子女的教育問題 ，希望

當局能盡快安排學位與他們的子女 。不

錯 ，下一代就是未來 ，也就是社會的未

來 。中國人是有遠見的 ，不會盲目地尋

求眼前歡樂 ，不會因未來的不明朗而醉

生夢死地麻醉 自己 ，更有一點使我興奮

的 ，就是那裹居民們的融洽 ，鄰居間的

互助精神 。中國人 各家 自掃門前雪J

的說汰 ，不攻 自破 。

中華民族歷經無數災難而不倒 ，不

是無根據的 “民族優良傳統又豈止以上

幾點 。身為黃帝子孫的中國人 ，繼續發

揮我們優越的民族精神啊 ！

'1 will not permit consideration
of religion, nationality,race, p砠 y

pofitics or socialstandingto inter-

rene between my duty and my

patient.
'

） 一才
卹 戶、：仔

榦事 會亦 曾經發動 臨床課程 的

同學去房屋著探訪正 在絕 食的居 民

，了解他們 的使康情 死 ”但是 ，有

些 同學卻認 為榦 事 會此 舉等矜 支持

正 在絕 食的居 民爭取 就近安 置 ，所

以 ，榦 事 會不應如此 決定云云 。

我們 在此 希 望同學能夠詳 細考

慮以下 兩點 ：

一 、大學教 育的 目的 在矜培養

里 墮 主 墾 土 坐 堡 型 竺 墾 巳

專 題

這 已經 清芝

地 聞明醫 生對 病人的 貴任應該 不 受

京教 、種族 、政治或社 會地位 所影

響 。所以 ，為什塵 同學們 會覺得醫

學生去 替絕 食居 民檢 查有任何 不妥

呢 ？我們 有 一個慕 本信念 ，就是醫

生應盡其所能 去幫 助一些有 病的人

，而不應該 受一些 價值 觀或取 向之

分攻 而影 響其職 貴 。因此 ，我們 在

此 謹向 曾經幫助絕 食居 民作 使康檢

查的 同學玫 被 。

我們 亦希 望同學能籍此機 會奮

新 反省 一個醫 生的職 責 ，畢竟 ，醫

生的職 貴 不灸要 審判病人 ！

榦事 會

一 月二 十江 日

妒寶方r

' ' ．邊 ． 丈
廖莽么f合叫 一上卜R了舊已Cj二， 一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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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關 社 短 評

抱 雪
·

老 邪

斗 為 一戶 》

'
.j 二

蔆巡 必 -

判斷是片面的 、甚至可哭的 。洌如今年

房屋署迫遷九龍灣居民一事 ，同學只透

過報章資料 ，便認為居民 要求過份J
對其他居民不公平 （其實這只是

房屋署及部份報章評論的意見 。）更甚

者 ，竟有同學提出這批居民也應像以往

幾年的木屋居民一樣 ，要 公平地 接

受政府不合理的搬遷 ，真令人哭笑不得

！ 夕

愚 簡 單 的 回 顧

（五）眼光短 、功禾十一一同學現在參

與社運 ，如政府迫遷九龍灣居民事件 ，

是希望在一項行動中取得成果的 ，忽略

了從整個安置政策去考慮問題 。另一方

面 ，參與的動機每每源于同情心 、人道

立場等 ，很少認為這是一件政治事件 ，

最終 目標應該是改變這個不合理的安置

政策 。

（二）了解自己參與的動機卜
一一這是

複雜的問題 ，參與者很多時也不清楚自

己的動機 ；這直接影晌著一個人在事件

轉變中的立場 ，甚至會惑到迷惘或失去

方向 。最重要的還是 ：要清楚到底是站

在人民的立場上去為他們爭取合理的利

益 “還是利用機會 、以居民作為工具 、

達到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社會模式 。這是

很難分開的 ，前者是毫無私心的 ；後者

也不是大壞 ，但更高水平是要政治醒覺

jr訕

一
點 意 見

學 生 的 弱 點

近年 ，香港大專學生參與社會事務
， l標 戶內容 、手決 、動機各方而都有

畸專礎 。目標方面 ，同學不再提 反資反

殖 、 在香港進行革命 ，而著重眼

見或 果的改 革 。普遍認為 ，要政府改善

社會問題 · 輿論壓力極為重要 ；這是一

般參與社會行動的積欐份子的想伏 ；大

部份！,i學ulJ保持緘默 ，但這並不表示他

們對 事件不關心或沒有．戀見。內容方而
，月艮務性質 白活動 ，如社會月縫格團的活

動 、彆學會的健展等 ，不再受人排擠 ，

-.11馨．涊為二屆縫參楓權L會吋哎務的其中 ·個
方法 ； ·收敵進的行動 ，反而參與同學

不冬 ；如最近的政府迫遷 ）L 龍鬥k,；民 啊
{,1“· 他們的絕食行動及要求 ，！吏部 f分同
,y賢得要求過份 lhj行4)J 過激 。手汰方而
· 參嘛此向 ’卜協變得史專 集化 ，更椅收

分折研究 ，。溝求數據 ，收且 fJ’使川專 某
加．咸的趨勢 ，如 各煩專集功識的肢覽 、

哽兩巴）Jll價運動 等 ；邁比聲援 、占尚

願 、示威史得 d學 支持 。！司學參與社會
啊為的動機史冬賺化 ：希筆在參與中學

門 、爭取冬收活動經驗 、結交朋友 、鍛

鍊 I'l 己 、滿足 l'1 己C白I司情心 、良心 、I'I
我 涊司·⋯⋯ 不再是單純的 社會 叔任
、 臘史使命 、⋯⋯ 州而大部份參

l風片 （包括穢t纖 荊 ）馮抓希望 尋至111很見成
縱徒小願．感付出太 大代價 ，流於功利 。

總C白來．說 · 學 界已失去 了先；劇台角
色 01向】.IJ學越椅．1, B雙付l 分夸行、冷靜 ，不
肯行動起來。這 陣現領縫U寺代使然 · 無
戮驕拾噓歡息 。況 吐 · 學界參與樹二台俗為
r台形式也以 ，A 在雙 。

跟著 ，以個別的社會行動作為例子
，談談學生參與社運出現的問題 。

大專學生是年輕的 、衝動的 、有理

想的 ，也因為這樣才使他們勇於向社會

的不公義挑戰 。可是這也是他們最大的

弱點 。由於經驗少 ，處事技巧不成熟 、

叮《穩定 、過份理想 、····一 使他們在參

與社運中未能盡量發揮其作用 。一些不

容忽視的問題有 ：

（一）經驗缺乏 近年學生會骨幹

年輕化 ，以往經驗失傳 ，同學面對複雜

的社會 · 惑到難以掌握 。態度 、立場也

不易確定 ；執行活動安排也未得其伕 。

有時甚至在一些小問題上發生爭論 ，流

于急氣 ，未能團結合作 。如 血書事件

便縫最好 白例．-f ,

（二）過份理想 骨幹份 子每每胸

懷 大志 ，對客觀事實 未予適當尊電 ，對

自己實力 未能準確估計 。所訂目標太高

；一旦未能達到 · 做成 不必要的挫折 ，

打擊 七誠 。

（三）過份冷靜 、理性 這是一們

纔勢 ，大部份同學對社會行動部會，J、O

必領慎 ，不會隨便參與 ，他們窩歡觀察 事

件的發臘 ，作出批評和分折 ，但很少公

開 友示自己的看汰 ，能作出行動的人ulJ

更少 。也因為過份冷靜 ，囈花犬股時問

去 r 解 俗件 ，冗長的討淪和獵陳的決定
，使很多叮以利用的機會錯失 。

（四）同學欠缺求真精神一一 很多同

學以斤一兩份報緣 ，便確定自己的 江垮

（這似乎矓第 （三）點 有矛曦 ），一方面

又要表颺自己縫
‘
客觀 ‘香，之 ，叮是作齡的

以下只是個人從有限的實踐及觀察

中總結出來的一點意見 ，這可能對有心

於 關心社會 、參與社會改革 的同學

有點參考作用 ；

（一）清楚參與社會行動的 目的

參與社會行動 ，目的在制造條件 ，使社

會上不合理的 事情得到改善 ，針對的應

該是整個政策的改 革 ，個別事件只是一

個不合理政策下出現的小事 ，而每件小

事都有其利用價值 ，最終是使整個政策

得到改善 。（如九龍灣事件和不合理的

安置政策 。）所以應該是站在受壓迫者

（華眾 ）的同一陣線 ，為他們爭取更合

理的權益 。

另一方面 ，我們必須明白 ，這些都

是政治事件 ，在處理政治事件上 ，什麼

人道 、愛心 、良心等等根本不能發揮作

用 ，講求的卻是手段 ，而且以有利用

實力 （華眾缺礎及輿論）才能達到 目的。

（三）尊重客觀事實 不能憑空想

像 ，要坦然地承認環境的惡劣 （如缺少

覃眾支持等 ），做事前先看看自己到底

有多少實力 ，定一個較實際的 目標 ，也

要作最壞的心理準備 ，這樣便可免去花

費大量人力 、物力 、精神於不切實際的

計劃上 。但這要有經驗才可辦到 。

同時 ，要有長遠的 目光 ，持久地爭

取 ，不可功利或過急 。

（四）大脰下判斷 、勇於行動 現

在最缺乏的是實踐的勇氣 ，空談只是浪

費時間 ，白白錯過了改造歷史的機會 。

同時 ，不要怕做錯事 ，學生做錯事是可

以原諒的 ，別人也不會怪你 。

口
日

•
實
膩

後言e ：當然 ，這只是一些意見而已
，我已經有年多沒有投 入社會行動 ，所

以這些想汰可能已經不合時宜 。但當我

見到九龍灣居民到房屋署靜坐 ，他們提

出的多項要求 ，不是與這幾年來多批木

屋居民被迫搬 入新界時提出來的一樣嗎

？證明這不得民心的安置政策還未有改

善 。真想跑到居民那裹去 ，與他們共同

進退 。支持他們 。可是 ，在有限的時間

與 ，最後 ，我決定回病房去 。在無可奈

何的情緒下為下這段散亂無章的東西 。

彆 、

二 二 必 一 必 必 一 一 一 必 一 必 一
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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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去 了 房 屋 署

青 蛙

俘

L
付

之之，仕．么'馴綢j. 一

合 讓 日 、。。萬二，j 戶‘二‘二一
d．亡計二二二不才返 。丰二于中一

！、為

不 瞬
，劉

洛

,，

口面

f

似

獻

房屋計劃是市民的權利還是政府的恩典

呢 ？ 光頭山 的環境是非人生活還是

安居樂業呢 ？有多少人在搬入 光頭山

後是不能維持生計呢 ？他們絕食的行

動是否合理呢 ？諸如此類的問題困擾了

不少同學和吞噬 了多少同學不眠之夜 。

最後 ，還是無奈的說一句 ： 居民還是

要遷入光頭山 ，我們只能替他們爭取合

理的設施和交通等服務 。J

ki

‘一

)

一計

f 鬥

[ l

也許 ，有人在 九龍離事件 後惑

到悲觀 、沮喪和無奈 。也許 ，有人會發

覺 自己與社會接近 了 。也許 ，有人會惑

到多此一舉什至是 秀才造反 ，三年不

成 。但是 ，九龍鬥事件確實給與了我

們很多反省的機會 。

第二個學期剛剛開始 ，校園還是冷

清清的 。在刺骨的寒風裹 ，出現了幾張

熾烈的大字報 ： 朋友你昨晚睡得好嗎

？·：'’ ·，J 、 反對房屋 司署以武力恐嚇

災民⋯⋯J 等等 ，都是呼顛同學關心及

了解九龍灣 災民請願的 。在醫學院裹 ，

有一華熱心的同學 ，他們到九龍灣 、房

屋署和光頭山去了解災民的情況 ，他們

本著人道主義去關心災民的絕食和露宿

行動 ，他們以關心社會的 目的去關注事

情的發展 。

它反映了我們的局限 ，我們要理性

地分析情況 ，但是 ，房屋署有沒有公開

足夠資料顯示不能 就近安置 那韋災

民呢 ？這是 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 。所謂

輿論 ，是否能公正的報導和反映事實之

全部呢 ？在城市向外發展時 ，究竟要居

民付出多少代價呢 ？這些問題都不斷影

晌著我們理性和客觀的分析 。

冒著寒冷的天氣 ，我懷著一個複雜

的心情 ，和一草同學前往房屋署慰問在

絕食中的九龍灣災民 。心情的複雜 ，是

因為不知道孰是孰非 ，亦不清楚災民的

背景 ，再加上 自己的幾分好奇心 。

話 ）便離開了 。跟著我們一夥兒去 宵

夜 ，討論各人的感受 。雖然沒有甚麼

結論 ，但 自己卻十分滿足這次房屋署之

在幾次社訪和問卷調查後 ，就是幾

輪．討論和 理性 的分析 ，最後便是定

出我們的立場和以後的行動 。這個與其

說是一個很合乎邏輯的過程 ，不如說是

學生關心社會的機制 （mechanism）。

在一輪激辯之後 ，往往會發現 自己的立

場仍未清楚 。究竟是居民過份要求 ，還

是政府的房甩政策有問題呢 ？究竟是居

民要 打尖 ，還是政府不負責任呢 ？

隨著局限而來的 ，就是大學生在參

與社會事務 的角色 。我們是救世者 ，

是社會的良心還是介入的觀察者 （par-

ticipant observer ）呢 ？我們要施予

幫助 ，但是往往會發覺施者與受者有很

大的距離 ，在 理性 J 分析的同時 ，我

們是否真正了解他們的困境呢 ？

最後希望大家想一下 ：我們要充份

認識到我們的局限和角色後才去參與還

是在參與的過程中去了解我們的局限和

角色呢 ？

在巴士上 州心中不禁為自己的行動

作出稱讚 ： 你確是個真正的大學生 。

看 ！你現在多麼關心社會 。慰問災民是
一樣多麼有愛心的表現 。你比那些在圖

書館中埋首於書本裹的同學好得多呢 ！

想到這裹 ，心中不禁興奮起來 。

{

到了房屋署外 ，見到的只是一耋的

災民在那裹露宿 。他們擠得密麻麻的 ，

加上在場的中大同學和其他人仕 ，場面

實在有點兒擠擁 。心中暗叫不妙 ，不知

如何是好 。後來我們分組與災民攀談 ，

幸好和我同組的同學很健談 ，那些災民

亦很友善 ，我坐著看著他們談話 ，偶爾

說一兩句話 ，也不致很尷尬 。我們詢問

了一些資料 （也不知有沒有說慰問的說

夜闌 人靜 ，我獨自步行回家 。忽然
，自己彷彿聽到心底的良知向我呼喊 ：

你竟利用這些在困苦中的災民來滿足

自己的虛榮心和慾望 。你不要自欺 ！你

真有關心他們嗎 ？你以為去一次房屋署

看看便 算盡了大學生關心社會的責任嗎

？你和那些只顧自己的同學有甚麼分別

？這個社會還有許多許多的問題 ，你願

意拿出自己的時間和力量 ，認真的去關

O社會 ，去承袒這一切的問題嗎 ？J

聽到這些斥責 ，心中不禁惑到慚愧

不已 。我坐在路邊 ，認真地反省自我 。

我終於鼓起 勇氣 ，在寒風中疾聲回答 ：

我願意關心這個社會 ，去付出我能付

出的一切 。我願意踏實去幹 ，作個名符

其實的大學生 ！

郢 蟹 蟹 擊 習 孵 等 孵 蟹 蟹 孵 蟹 習 蟹 孵 孵 智 譬 智 智 蟹 蟹 孵 習 習 等 蟹 孵 珍 蟹 孵 孵 智 智 孵 孵 孵 孵 孵 孵 等 孵 孵 蟹 華 孵 蟹 蟹 蟹 妙 習 等 蟹 等 珍 妙 華 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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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政 新 嘗 試

，
一

延 長 評 核 法

( EXtended

ASSeSSment )

日呼頸：

變來滿足

長久以來 · 香港大學的收生方跋 ，

都是倚靠高級程度會考 （AdvancedL 。

evel Examination ）成績作為取錄新

生的慄準 ，而將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如

中學會考成績 、而試或智力測驗處於較

次要的地位 ，這種收生方法經常受到批

評 ，教務委員會遞於八 年成立一工作

小組儉討大學的收生準則和程度 ，並建

濃各學院考嗾 一個改艮的收生方法 ，名

為延長評核決 。結果 ，醫學院 、牙醫學

院 、建築學院和汰律學院贊成採用延長

評 抆汰 ，於八 三年開始實行 。

羚 騙於這是校政的新嘗試 ，影響深遠

，頗引起同學關心 ，本文將包括醫學院

的新收生制度 ，其他院系同學的意見與

及嘗試將暫取收生制與延長評核決作
一

1七絞 。

卹 勿 月，騖 ，
'

暫 取 新 生 汰

雙有甚廉

（ • f 也

曾 矛 宇

，蟻、。

欠房屋署

方貴嗎

袱 ．

邑”祠嫻

霉的去關

醫 學 院 的 新 收 生 制

總數

劉慚愧

目

豔 採用延 , , * ,

- 院方有較充裕的
”寺間進行面試

! 試的時問通常只為 三、四天 ，

娥能付

謂名符

會需於短時間內決定遴選結果

主要是讓
。過砍主面

遴選委員
。而新收

八三年對醫學院有興趣考生人數

首次中學會考 電考中學會考

第一志願 驪 ，、

第二志願 18941

1266

生制中 ，面試會提前在高級程度會考舉

了I 之 前舉行 ，故時間限制較少 ，面試人

數 叮以增加 ，亦可延長每次面試時間 ”

從 m能史全面地評核學生的能力 。

另一方面 ，院方亦希望能從更多考
't 中選拔新‘L 。因為不少學生在放榜後

對 f潤績缺乏信心 ，爾放棄報考醫科的意

頤 ，對於醫學院是很叮惜的 。學生在延

艮評核沃中的初步申請卻以是 表示興

極 ，將來叮改變選擇 ‘ 而他們亦未有

考試結果 ，所以院方相信新制叮鼓勵更

蔆學俘訕巾．青。

同時 ，遴選委員會叮避免了受考生

的高級程度會考哎續所影晌 ，對考生的

面 ‘式！次絨有吏公平的評核 。

1496

一
一

汰

遞交AL 中．；青表

初步審核

，武（．二 j 至三月 ）

毒

高級作度會考成絨公佈 （匕月 ）

IL式中婦為
中

( 川試 ）*
必

綜合．平中飯

二州馴馴引引劊引訂n引引Lr
，

11111肚11朋鄙Lr.',
111

、

×
才
酌
田‘

。: ；將會選擇醫學院為第 一志願或
嘛 二．占蹴I
二麩：l 細試 拷為AL 試曲未經）]J 小寨核
啊11州試 t白學 ’L

特 點

以上的圖表說明了延長評核法的大

概遴選過程 。新沃最重要的改 革是把面

試提前至二 、三月 。高級程度會考放榜

前對醫學院的申請只是 表示興趣

並非正式申請 ，學生保留了選擇其他院

系的機會 。這點有別於建築學院 。

醫學院預計申報的一千五百人中 ，

大約五百人會擭得面試 。中學會考成績

與校長報告書都會作為甄選考生面試的

標準 。

至於面試成績 ，將會保密 。而不獲

面試或沒有初步申請的考生 ，都可在高

級程度會考成績公佈後正式申請 ，他們

仍需要接受面試 。

以上都是新制的一些特點 ，這些特

點背後又有甚麼影晌呢 ？

發 揮 面 試 作 用

令面試更為公平是新制其中目標之
一 。在AL．成績公佈前面試 ，可助遴選

委員會泯除對考生的偏見 ，對考生的課

外智能有較客觀 、公允的評核 。同時 ，

考生不是在悠閒的暑假中面試 ，沒有充

足時問讓他們 lJ，琶預備 ，面試也就能見

真功夫 了 ”

在很多學生的印蒙襄 ，新制很著電

面試 。於是這腦1接鼓勵學生於平日多擴
遠視野 、跳出書叢 。但也叮能是一 一利

用中六的 暑假來唸年報 ，面試熱鬥題 H
、醫撈衛生署架構 ⋯ ，.

今年面試的時問大約為五倘星期 ，

人敵約五百人左右 ，比較以往三 、四天

約 見百多人 ，每次面試的時間增長了 。

遴選委織會不但滅輕了工作瞇力 ，更可

作較洋細的面試 ，面試的哎續便較可靠

增 加 遴 選 考 生

從統計數字看 ，差不多有千五人 （

合第一與第二志願 ）初步 表示有興趣

J 念醫科 ，人數比往年增加了很多倍 。

但是 ，放榜後正式申請醫學院的又將會

有多少人 ？假若校方在最後的評核中 ，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的比重較面試高出很

多 ，遴選考生的增多可說沒甚麼意義 ，

新制也就只做到鼓勵學生為興趣而 申

請J 醫學院的地步而已 。

甩力

壓 力

延長評核伏對減輕預科生的籬力沒

有大幫助 。面試進行是在二 、三月問 ，

適逢是很多學校舉行中七校內試 ，同時

亦臨近高級程度會考 ，對學生是百上加

斤 。而面試的吹績是保密的 ，面試後的

學生難免J患得患失 ；不擭面試的那鱸就

更像在心頭墜著沉 嗷的鉛塊 。

另一方面 ，由於中學會考成續或為

選拔學生面試的標準 · 對中學會考生的
瞇力明顯地增電了。醫學院只約 見申請

者中的約三分之一 ，競爭極大 。中學會

考也顯得特別電要了 。

在學泣奇缺這菴本問題未解決的情

形下 · 延長評核援不是靈丹妙藥 ，不能

滅低考試的壓力 ，同樣有眾多的學子被

摒於大學門外 · 但它在取錄新生制度上
包了實際改 革 ，效果怎樣 ，卻要U寺件尋來
檢定 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 · 中文大學校方提
出了 暫取新生 的新政策 （Conditi-

onal offer ) o什麼是 暫取新生J 注
？簡單來說 ，中五學生憑應屆中五會考

成績 ，校內成績和校長的推薦書就可以

申請攻讀中文大學 ，面試後優異的即錄

為暫取生 ，經錄取的 ，須繼續攻讀全 日

的一年制中六課程 ，然後參加一個指定

考試 ，只要考試成績達到一指定的程度
，便可直接獲得取錄入學 。

從表面看 ，中大 暫取生 法和港

大的延長評核汰 ，可說是大同小異 。但

實質上 ，則有很明顯的分別 ，例如對象

和時間 。後者的對象是攻讀二年制的高

級程度會考課程的預科生 ，選錄時問是

中七下半學期 ，中大的對象是應屆中五

畢業生 ，．選錄時間是中五會考放榜後 。

在其他方面 ，也有很大的差別 。

中大推行 暫取生 汰的 目的 ，總

括來說 ，

( 1 ）減輕學生參加考試的次數 ，

從而減輕中六生的考試壓力 。

( 2 ）維擭中大的獨立性和理想 ，

即保衛 四年制 。

( 3 ）希望從而取錄到會考成績優

異的學生以提高學生的質素 。

這和港大所推行的延長評核洗的 目

的 ，則截然不同 （港大推行延長評核注

的 目的是提供充足時間選錄中七學生 ，

以減輕收生程序的壓力 。）

港大的延長評核伕對亡年制預科課

程影響不大 ，高級程度會考對學生之壓

力猶在 。但中大的暫取新生汰實施後 ，

相儒會大大改變現存的中六制度 。對於

已被中大取錄為暫取生的中六學生來說
，高等程度考試只是有如升斑考試 ，故

此 考試歷 力大大的減輕了 ，課程亦能從

為考試而設J 而轉為較全面之課程 。

但對那些不被取錄為暫取生的中六學生
· 會不會有一種 陪太子讀書 的感覺

呢 ？而且因神ty'．被取錄的人數 ，約是千

餘人 ，因此將會有超過 一半的中學要結

東一年制中六課程 （最受影響的要算是

中文中學和私立英文中學 ）。但無叮否

認 ，兩攤方扶都把養眼點轉加於中 左會

考上 ，無疑使學生更覺百上加斤 ！

對於港大來說 ，中大的 衡取新生

注 ，未必會構成什麼 威脅 · 相信
'!，學會考成絨優異f方6iJ一于多名 ，大郃
份仍會選瀆也年制課程 ，(H 在哎績排，lJ
磅 上以 下的 千多名學 ’l; ，將台受到中大
暫以生 的吸引

校 園
由•由d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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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成 ？ 反 對

按 ：延長評核法由八三年起只局部實施

於四個專業學院 ，這可能基於技術上的

困難 ，但究竟其他院系同學的懇見又如

何 ？以下是部份同學的意見 。

口口口口．口州陶目•咦口h 一一 一 一 -- 一一 一月

我 看 延 長 評 核 汰

張兆華 （工程學院 ）：院方對於延長評

核注的不被接納 ，主要原因是 目

前的收生方法並沒有特別壞處 ，

況且延長評核汰所耗的人力及時

間與所得效果未能相符 。個人也

認為現存制度較為可行 ，仍然可

發揮它的效用 ，取錄一些適合的

學生 。

江秀麗 （社會科學院 ）：基於社會科學

院的特殊情況 ，延長評核汰是不

可行且不合適的 。因為普遍的學

生甚至學生家長都會認為以公開

考試成績作為遴選準則是公平的

和可以接受的 ，即 是說 ，以現存

制度取錄新生是被大眾所接受 ，

任何改變都不是必需的 。其次 ，

延長評核法會產生很大的技術困

難 ，因為每年都有超過二千考生

申報社會科學院 ，預料八三年將

會有八千名考生申報社會科學院

，假若只將百分之十選出作面試
，也對遴選會加添不少壓力 ，而

最後也只不過是取錄二百餘人而

已 。延長評核決原懇是好的 ，但

實際上有很多同學仍然是照分數

報大學各學院以增加自己入大學

的機會 ，帶有賭博性質 。延長評

核汰仍然無汰消除賭博性質 ；再

者 ，對於文科及理科同學又應如

何去評核呢 ？

吳美寶 （法律學院 ）：抉律學院的同學

對延長評核抉大都不感興趣 ，可

能是事不關己吧 ！參加延長評核

汰的中七同學 ，部份將被邀請於

AL 試前面試 ，AL 放榜後 ，申

請者需要再次接受面試和測驗 ，

因此延長評核汰會加重遴選委員

會的工作量 ，造成人手短缺的問

題 。雖然如此 ，延長評核汰的優

點 （簡略地說 ：學生可以慎重考

慮自己的興趣及前途和減低一次

定生死的 AL 考試壓力 ）與其缺

點平衡之下 ，新收生方援更能收

到正面效果 （Positive effect )

盧 展 民

按 ：本文作者乃 牙料 三年級 同學

牙醫學生和醫學生有什麼不同呢 ？

當然他們所攻讀的課程是不同的 ，但他

們相同的地方遠比他們相異之處為多 。

另一方面每個牙醫學生都是在一個延長

評核制度下 ，從眾多投報者中選出的 ，

那麼他們又有什麼特色呢 ？

第一點我想談談的是專業精神 ，牙

醫是一個專業 ，在投報牙醫課程前每一

個投報者都應盡量搜集資料 ，好好去考

慮下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為未來投入這

個行業作好心理準備 。在延長評核制度

下 ，我們有較多的時間考慮 ，起碼比放

榜後那短短數 日能想得更清楚 。就我所

相熟的同學來看 ，牙醫學生都十分喜愛

他們的課程 ，他們都沒有討厭做牙科醫

生這念頭 。他們都很希望多知一些現在

執業的牙科醫生情況 ，並有意在將來藉

著他們的服務改善現況 。這是一個強大

的推動力 ，驅使著我們去不斷追求新知

識 ，及盡力做好本份去善待病人 。其實
一個專業需要的不是天才 ，而是一草敬

業樂業的人 ，在這方面充份的心理準備

和 自己的抉擇是最重要的 。

很多例子來證明這點 ”當我聽到別人說

只要高級程度會考有好成績就可入讀任

何一學院 ，我就會立刻反對 ，起碼牙醫

課程就不是了 ”在延長評核制度下 ，遴

選委員會可以接見更多投報者 ，並可以

盡量了解他們的潛能 。牙醫學生能在校

園中如此活潑 ，這也可能與此有關 。

第二點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並不能

完全顯示出一個人的學習潛能 ，我相信

任何一位同學都可以在校園中找到不少

實例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好的 ，並非一

定在大學中名列前茅 ，而成績平平的亦

有不少在大學中讀得十分之好 。況且我

相信大學課程並非艱深到只有少數精英

才能進修的地步 ，只要有心去讀 ，大部

份有資格投報大學的同學都可以有好表

現 。在眾多牙醫同學中 ，我就可以找到

第三點是考生能早點知道自己是否
適合選讀牙醫課程 。當年我放榜後 ，根
本不用袒心要選那一學院 ，因為我早已
通過學能測驗和面試 ，只要在家中等候
回音就是了 。反觀我的同學們就個個心
亂如麻 ，考到好成績的也怕面試時會失
敗 ，如果投報後才被發現不合適 ，那就
喪失了入讀大學的機會 ，是社會的一大
浪費 。若是人人預早得知他合適攻讀那
一課程 ，就可做到人盡其材 。我相信每
個牙醫學生都不會懷疑他們攻讀牙醫課
程的能力 ，個個都是充滿信心的 ，因為
在延長評核制度下他們一早就知道自己
適合讀這課程了 ，自信是一個成功的專
業人士必須擁有的 。

今年多個學院採用延長評核制來選
收新生將會是利多於弊 ，特別是各專業

學院一起推行 ，投報每個學院的申請人

數就不致太多 ，一切都應更易進行 。醫

學院近幾年都不斷增加面試接見的人數
，可見遴選委員早就肯定這制度的價值
。我認為這制度在醫學院是可行的 ，更

冀望在新學年見到一班朝氣勃勃的新醫

學生 ，為醫學會帶來一番新景象 ，及在

數年後為香港增添 一覃敬業樂業的醫生

人 文 教 育 與 延 長 評 核 伕

UN V FS

按 ：本文作 者乃文學 院學生教 務委 員

(Senator)

人文學科教育的精神是著重於個人

道德 、品格及思想的培養而不是技術的

傳授 。從這種人文學科精神出發去看錄
取新生的標準時 ，我們可以發覺到現行
制度是出現有流弊 。基本上 ，人文學科

是注重個人訓練 ，所以將重點放在學術
成績上而忽略個人潛質是不當的 。在香

港這個環境 ，大學學位一直以來都是僧
多粥少的情況下 ，同學們為著進入大學

之門便形成一種十分 考試化 及 功

利化J 的讀書態度 。這種情況不單祇存二

在於中學 、預科的同學之間 ，甚至乎有

部份大學的同學也抱有同樣的心態 。

延長評核缺 有助於學生加強他們多方

面的發展 。

利用 延長評核伕 不祇可以收錄
一斑成績優秀兼且具有較好的發展潛質

的同學 ，這是對於提高大學畢業生質素

有莫大裨益 。可能從長遠大學的發展角

度 ， 延長評核怯 J 是能夠提供一斑優
良的 畢業生 ，但對於一般預科的同學來

說 ，他們便要面對更大的考驗 。以往在

考到一個好的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便可以

周 發 文

順利進入大學 ，現在便要經過面試 ，多

了一個難關 ，心理壓力更大 ，大學便好

像更加遙遠了 （對某些學生而言 ）。

另一方面雖然考試並不是最好的評

核方伕 ，而高級程度會考也不是最可靠

的收生標準 ，畢竟考試是較公平和較客

觀的mlJ試方法 。無論怎樣 ，校長報告 ，

面試都受到一定程度上主觀的影晌 ，兼

且一定程度的學術水平是應該要維持的
，所以 ，考試在 延長評核抉 內佔的

比重應該是較大的 。至於其他例如中學

會考成績 ，校長報告 ，面試等所佔百分

比如何也會影晌到中學同學的利益 。

THOROUGHFAR

NAUTHOR 翁S【D 【州T

RS 寡DD 【攤

一‘
伶一·，一鬥·、，、，，一 胛州．斤仕絮二二不；莽

文學院院方雖然在原則上贊成 延
長評核伕 ，但因上述的技術問題而至

遲遲不推行 ，所以仍未有一個十分確立

的模式 ，同學方面是基木上贊成的 。我

們當然十分希望校方可以收錄到一批優

秀的同學 ，但我們亦有責任去維護中學

同學的利益 ，不讓 延長評核法J 成為
另一個重大的心理負袒 ，以減輕考試的

壓力 ，有更多時間去培育個人發展 。

口口口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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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年 教 學 經 臉 的 Mr . Kv all

早在三四年前 · Mr . Kvan 在香港
大學的教學合同已經期滿了 ，不過由於

他的豐富經驗 ，所以仍留在香港大學做

榮譽講師 。可是到了現在 ，他已經全面

退休了 ，我們再也不會在沙宣道上看見

他的綜影了 。

離開了哥本哈根大學 。

完成大學教育後 ，Mr . Kvan 不久
便來了香港大學任教 。最初 ，是半職 ，

後來便轉為全職了 。就這樣 ，Mr. Kv-
an三十多年約青春便在香港大學中渡過

一
k

繪個心

震時會失

計的一大

豔攻讓邢

聖相信每

廈牙醫課

O道自己
鋤的專

實制來遺

己各專業

守申請人

的人數

Mr . Kvan 是一個丹麥人 ，在哥本

哈根接受中學和大學的教育 。在中學的

時候 ，他是一個理科學生 。經過了三年

的預科課程 ，他便進入了哥本哈根大學
，七修哲學 。當時 ，心理學並不是一個

獨立的科 目 ，而是在哲學課程之內的 。

Mr . Kvan 的大學生活是非常 自由的 ，

即使是考試時間也可由自己決定呢 ！只

要自己認為讀夠了 ，便可以隨時要求考

試 。不過當時在課室內所教的並不是書

本的知識 ，卻是一些講師自己所喜歡的

題 目 ，內容當然由他們任意發揮了 。所

以若想考試及格 ，除了要在圖書館內留

連外 ，還需要聘請私家導師 ，這些服務

當然要另外收費了 。不過後來自由的大

學 生活終被第 亡次世界大戰所摧毀了 。

丹麥被納粹德國佔據後 ，帶來了各式各

樣的限制 ，學生的聚會被禁止了 ，大學

生活也添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不過幸

而在情況最壞的時候 ，Mr . Kvan 已經

在這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 ，學生

人數的不斷增長 ，令老師與個別同學的

接觸譏會減少了 。而且每一個學生的背

景 、能力 、思想和態度都不同 ，所以老

師沒決適應每一個學生 ，而學生也未必

能夠適應每一個老師的教學方法 ，這些

都是教學時所遇到的難題 。

Mr . Kvan 的家庭生活又如何呢 ？

Mrs.Kvan 現正在DGS 任副校長 ，他

們共有四個孩子 ，Mr . Kva。曾強調說
： 他們全都是地道的香港人J 。最後

他惑慨地承認自己在家庭的時間比較少

這大概是成功人仕的普遍悲哀吧 ！

Mr . Kvan 除了教學之外 ，還是痙

攣兒量會的會員 。作為一個會員 ，他盡

力為這些兒童安排進入庇護工場或學校
，令他們能夠在接受教育和訓練後 ，過
一些獨立的生活 。而他的研究 工作 ，主

要也是如何運用電腦來幫助痙攣兒童 。

在比較空閒的時候 ，Mr . Kvan 喜
歡散步和做一些不太劇烈的運動 。他還

希望寫一木關於中國食物的食譜 ，因為

他對這方面十分有興趣 。

大致上 ，Mr . Kvan 對香港的醫學
生的印 象是十分良好的 。他覺得我們適

應力很強 ，一方面可以死讀 、死記 ，而

另一方面 ，卻能作出有批評性的見解 。

但是由於在長期的考試壓力之下 ，我們

無法追求自己的興趣 ，盡展所長 。Mr.
Kvan 還覺得很多醫學生都是急於完成

醫學課程 ，以能早 日進入社會工作 ，故

認為五年的課程太長了 ！

Mr . Kvan 認為 行為科學 將會

在整個醫學課程中袒任一個很重要的角

色 ，而內容方面 ，會較看重於臨床方面
。不過在發展上 ，是會遇到一些人手 ，

金錢和時間等的技術問題 。

在退休之後 ，Mr . Kvan 並沒有詳
細的計劃 ，不過他還會逗留在香港一段

長時間 ，從而完成他的研究工作和一些

關於中國食物的著作 。

雖然Mr . Kvan 被筆者 疲勞轟炸

J 了個多小時 ，但當被問及有甚麼說話

留給我們時 ，他精神為之一振地說 ：

r
Play the 群me but look cdticauy
at the academic乎me, and make
it a better擊me for our successors!

最後 ，我們謹祝 Mr . Kvan 在退休
之後 ，生活愉快和充實 ！

匕，反住

孀 主

罵 際 小 還洽 ，
乙劇 諸 義

冷 暘 傷 惡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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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 從

學 運

談 起

“

鐘 錦 文

叩

'
'

一九 七 一 年七 月七 日黃 昏 ，在維 多利 亞

償 園涼 亭 附近 ，掛 著 的 是 一 塊 塊 寫上 妝 保

的 緊急評 議

詠 會的 武 決

t _
會 計甚 至 通 邊 了一 連 串近乎 失

才
費了評識 員不少

勿 煙
及 訐

重 外斗 f 枕 上 年 來說 ，醫 學 會 內的 活 動的 確

，亦 有 不 少 不 倫快 的 事 件發 生

嘖 釣 魚 台 字 樣 的 布 條 ，多少個 手 瓖 黑 贊 章

！的大專 同學 ，曾經 在小 山丘 上 拉 起橫 額 ，莊

噥 地 唱 起 釣 魚 台戰歌 ，激 動地喊 著
r係

力
煙
O雖 然 事 彼 亦 有評 議 員覺 得 在這 兄長 的 討 、

很蓬 勃 呂但 是 ，亦 有 不 少 不 倫仲

二C 榦 事 會 文康秘 書 在 落 度前 數 日

，抽 魚 台尸 抗議 美
月
勾衛 ，衍 倒

墜 r 蘆

軍‘ 主 勵 等 口， ，二
呼 吧

嶽
墾

“
騙 弄

榆 傳是
’ 這 次 未得 警 方許 可的 集 會 ，縱 終

》
矜演 變 成一 場 警 民衛 突

·⋯ ：·雖 然 ，不 少 曾參

與保 釣 運 動的 同學 ，在 肉體 甚 至 個人 白尊上

，都 縈 受 了不 少的 創 傷 ，但乏 奮這 些 痛 芝換

來的 ，卻 是 孕 育 並誕 生 了學 生 還 動 的 第一 代
t

，並 掀 起 了七 十 年代 學生還 動的 高潮 。

論 中 遞的 確 得 著 了
一些 東西 J 但是 試 問這

和他 們 付 出的 時 間 和精 力死 否 相 待 ？更重要

的 是 因為 這 兄長 的 討論 ，平 白喪 夫 了汙 個 使

痲 痲 新 思 考舫 對 社 會和 國家 責任 的 機

會 ！似石 織
鳩 會 只馭 級 煎 魷

獵 不 丁學 還 ”浙 走 下 ” 頹辭
魯

全 民大 會尖 r 連 串的 遺 喊動 議 ”

辭職 ，招 玫

醫 學 生 節 本
、

私

奉是 侃進 各班 俗情 ，但 竟 然導玫 班與 班 之 間

的 曆擦 了八 天誰 會 由兩 閣競 選 合 併 成
一 閣 ，

而 肉閣 在 上 任復
一個 月 左右 竟 由矜 班 會 主 席

辭咸 而森 解 f , 及 玫 換 來重 新 組 織班 會 等
· ·⋯ 其 實 這些 問題 的 原 因 ，除 了是 人 的

因素外 妒更奮要 的 是 由矜 人 與 人 之 間的誤 解

人
， 祕， 夢 這

而 成 。但 是 ，有 什 原 因，

玫 人 際 閒係 的跑 這呢 ？

、
入
刈
J
'

k
唱

個人 雖 然對 七
爛 降 學 運 所 帶 出的

一 奔

並 不 完 全餐 同 ，但 是 f 有 一 點 肯 定 的 ，就 是

學 生還 動 ；社 會 參與 對 同 學是 有 一 定的 影 響
、

7
及 衛

成長

家 ，

幫
有
郵

同， 罐 參，
警

“痲

、，並 建 立 了 台己的 一 奔 價值 觀 逐和骨 國

其 奏 驗 十 七 年 的 發 展 ，。 ， 會
一九 七 八 年五 月二 十八 日下 午 妝 同

一 地

點 ，聚集 著上 萬 名 市 民及 學 生 ；而 今 次 卻 是

由 各 界爭取 金禧 復 課要 員會 f 主并的 金

禧 事 件 民象 大 會J 。和上 次 不 同的 走 今 次

再 沒有 任何 流血 事件 發 生，州
一
，，次 名符 其 實

的 和 平 民象集 會 。隨著 金格 事 件 的 決下 來 ，

學還 的 高潮也 開始 下 趺 ，究鯀 壬 子禹 代 末

已經 由嗡 面兩 旱 的 俎 織 ，演化 成 一 個 複雜 的
社 會 的使 命 感

妒必

再 看 我們 目前 面針 的 形 藝 。
今 士 年代走

架構 。在 這佃 夜 雜 丙 柴構 下 ，各 早位都 有 其

獨 特的 可 色， 藝 。 不 同 的 看 法 。而且 ，每

一個 旱緣鋼 鳥有 庇 肩 負約 青 任 ，試 想 想 年
7 甲

之 內 ，醫 學 會 所 舉并 的 各 項 活動 ，和 我們 可

更 加上 醫 學 院 的 況 重 功 課壓 力

們 有 這 樣 的 時 間及 精 力去做 這
期 以 復 從 未產 生任何 社 會 矛 盾 ，還是 這個 年

頭 學 生的社 會 觸覺饒 減 ，是 見俗 見智的
t
鰍而

一個
觔
愛的年

仲 夢 N 祝 計 戮

對 的 ‘弋是 世 哥呼坪 夸 禿
常
戶

為儿七 問題 的丫 叨 酌高 充 滿 償馴

場 鵠 ，
安 戶 彝 治路 枕 的 英

我們 所 面

擠 各 中
因

？
憐

早 這

I定 ，使 港

動 ”的
戶 r

，定 會驚嘆 夜

人 薔邊懷 規 北 京 所 提 出的 香 港 可 以 維 持 現

且 ，在七 十年 代 末期 ，社 會上 各 行素的 組 織

亦 問始 蓬 勃地 發展 ，他們 飲 矜 爭取 和 維 護 百

己 的 權益 ，而對社 會事件 的 反應 亦頗 為 熱

。 壓 力團體 這個 名詞 亦應 運 蘊 。

在社 會參與上 的 先 鋒 角 色 ，亦 浙 浙被 這參 圍

f 史
持 天

他 之
而 香港 ？ 蕩 疲

才 坤 、

計
自
襲

、，必 已卹凡 不龍 砍變
憊 方妒一

有
雙

香
浩
州 纏

I
開 的 權婦唱‘

戶 出兀各

騰種 的 方素 ，如 奏 人治 涔 乏亂 管甚 鑒走 港 獨 等
j 申、 ． 橄 ： 一

‘
鄴

r 建議 。但 是 ，經 逼 了首 鈴 年 的 值 民地 統 治 ，.

體 所取 代 了 。 拿露 人 似 乎 不 習慣 去 闖注 和傷 們 有 鷂 身 關

。中 莫雙 方訪讓 判 ，

塵 多禹 事情奠 由矜 舊 的 活動 年 復
一 年 地 搞 下

, , "

勺 秀
紅 枓 伶 事 會都 發 起

一 些新 的，活動

j 嗎 戶
鵪 舛 股 祐 然現 象了 ’ 而 同學

對 圍體 歸 屬 感 警 適偏 低 ，因 而這 些 遲 量的 活

奉 才 使 由 少數 較 活躍 的 同 學所肩 負 。而 搞 活

壽 仳 跋 了禁 鷺 蠶 X 翼 望

縣 的 目的 意 羲 。事 實 上 ，他 們 亦無 暇 顯 及

一九 八二 年九 月十 八 日 ，在 同一 地 點 ，

學 生 和有 關團體之 呼 聲 久再 一 次被 統 到 了 。

在 優箏 史實 不 容 竄改 ，民挨 專嚴 不 容 創李

的 呼號 聲 中 ，成 千上 萬 的 民 象 召開 九 一

八 民 眾 大會 ，聲 討 日本無理 竄改 優 箏 史 實

，十 年前 的 打倒 日本軍 國主 羲 又再 一 次

的 被 購 到 了 。當 然 ，在這 些 場 面 農 ， 龍 的

傳人 ， 保街 黃 河 等 愛 國歌 曲是 不可缺

少的 。簽名 還 動 ，血 書⋯⋯ 等 。

九 月《 車 爾 夫人訪 華夜 彼積 極 展 開 心挨 著為
’

來的 · 便邊香 磚 的夫 脊 本家分 殊 L 北 富 與 中

國 高層久 任 會詼 戶但是 ，可 果 的 是 勵 寺只有

膏 不家奉 中 咸方 面的 針訐 添而義 晉 萬 透接 受

這些 讀刊 影 奪 必 杳 港 市 凡 r戶 穢 檔 出為 外 ！

固然 ，世上 並 沒有 不 勞而 獲 的 事情 。再 翻 開

歷 史看 看 ，那 一 次的 民主 改 革 不是 由 人 民努

力爭取 ，甚 至 不惜 用 白己的 鮮血 未換 取 的 ？

所 以 ，光走 坐 看喊 不 云 平 並 不 走 辨 法 ，最重

要 的 是 坐 言起 行 。因此 ，八 十年 代 學 生 所 面

針的 ，是邊。何 改 喜 香港 市 民對 政 治 參與 的 恐

懼 和玲 漢 。

奈半半半擊半半半半朱

展 望將 來的 一年 ，醫 學 會的 發 展 又 會是

怎 樣 的 呢 ？

若 果我們 說 七 七 係 鈞 事 件 孕 育 了學 還 的

第
一
代 ，那塵 ，九 一 八集 會又 帶 出了些 什 塵

呢 ？不錯 ，在 當時 、這個 集 會的確 能 夠 刺激

部 份 同學重 新 記 起他們 走 中 目人 ，但 走 ，除

了 這些 近乎 乏 官能 刺激之 斗 ，參真 集 會的 同

學 又得 到 些什 曆 免 ？最 令人 失 霎和 惋惜 的 ，

魷 疋 同學 間竟 然 沒有把 握 這 個時 機 去 重新 思

索他 們 在社 會及 國家上 的 青 任 。更甚 的 走 學

生 會評 議 會 ，竟就血 t 一 事 ，召開 了無 數 次

再 回到 我 們 身處 的醫 學 會農 ，究 竟醫 學

會 在這 個獨 特的 時 空下 ．能 夠 做 些 什 塵 ？要

分 析 這 個 問題 ，我們 要 由近 年， 學 會的 情 況

說 起 ：若 果我們 將醫 學 會的 工作 分 為 內務 及

外 各 ，我們 便 不難 看 見一 個現 象 ：近數 年 朱

榦 事 會的 路 線 都是
一
年 州 奮 內務 ，另

一
年 州

經 遲 T 個 多月的 實 踐 ，我 仍 然 堅持 對 斗

積極 參與社 會事 務 J ，對 內 發 揚 互 愛 精

神 J 。速 逼各 類 型 的社 會 參與 ，可 以 提 高 同

學 的社 會意 識 ，這 一 點我 們 是 肯 定 的 。香港

前 這 問題 將 會乏 我們 斗務 的 亡 點 。而 在 內務

方 面 ，我們 希 望提 高 同學之 間及 同學對 團體

的 感情 ，在二 月一 日舉辨 的 首 次醫 學 會 聚 餐

是 一個 新 t 試 ，旨在提 高 同學對 圍體 的歸 屬

感 。在 校政 參與 卡 很 · 為 他
·
計 益繁 重的

院 方 事 務 ，我們 亦 希 望 。：評？、叩之 ， 設 一

個 學院 事 務委 員會 ，加 必 校政 參與 約 L 作 。

;？
觔
L
細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離

祆 分
’

一 州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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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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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鞘

話說醫學院 自從由舊址 （即今新En-

文ine Buildin寫 ）遷往沙宣道後 ，Med.

50．滿以為可以安頓下來 ，不料由於醫

學院增加學位 ，原有的設施不能夠應付

，薄扶林文娛中心遂應要求而興建 ，功

成之 日 ，Med. 50．被迫遷出舊址 ，就

近安置於昔 日飯堂傍邊的，J趣 房間 ，從

此Med. 50．即隱居於Clinical Resi -

dence Buildin寫之內 。

口
口
日
讓
馴
．
•
•
頃
牘
陽
j
頃
頃
哺

鰓

回想陳焦琴樓未落成之前 ，差不多

所有Med. 50． 活動都限於白文遜樓二
、三樓 （尸！J現在 library 二 、三樓 ） ;

當時Med. 50． 房設於二樓Facultv
Of fice 隔鄰 ，可由圖書館那邊的樓梯

進 入當時之Med. 50．房面積頗大 ，大

約四倍於現在之Med. 50． 房 ，能容納

Ex. Co一 斂思 、Health Com．及EI -

inir 的辦公抬 ，由於面積大 ，大部分單

位會議都在此舉行 ，因此Med. 50． 房
也是一個公開會議室 ，同時Med. 50 .
房經常有同學出入 ，熱鬧非常 ；部份同

學有時開評議會為了貪一時之便 ，索性

經Med. 5 0．房 （即 Iibrary 二樓溫習

室 ）通過平台 ，走入Faculty Seminar
Room開會 。此外Games Room, Qui-

et Room, Music Room則設於總部樓

上 ，當年的音樂室 ，頗為簡陋 ，就只有
一座舊鋼琴 ，全無任何隔聲設備 ，與現

在的音樂室相比 ，真有天淵之別 。

陳焦琴樓落成之後 ，院方需要收回

舊有的醫學會活動的地方 ，將醫學會學

生活動地方安置於陳焦琴樓及Clinical
Residence Buildin只 。雖然Ex. Co.

曾努力爭取 ，無奈不敵 ，惟有屈居於細

小的Med. 50．房內 。記得搬遷之時 ，

由於地方有限 ，迫不得已 ，將很 多寶貴

的東西棄掉 ，譽如醫學院歷屆的 各項運

動的錦旗⋯”’ 。

昔 日的飯堂 ，位於現在的GamesR -

oom ，由Ex . Co．掌管 ，飯堂面積小 ，

很多同學都喜歡光顧 羅師 的飯堂 ，

弄至 羅師 飯堂經常出現人滿之患 ，

想不到風水輪流轉 ，Pauline Chan Can-

teon開幕後 ， 羅師 J 的同學反而經常
光顧陳焦琴樓的飯堂 ，加上其他校外人

仕 ，所以中午時飯堂經常出現見首不見

尾的 人龍 “

醫 學 院 合 唱 團 與 我
財

斤

珍
隊
況
丫

州

沫。

第一個學期已經過去了 ，回望過去

的 日子 ，在我腦海裹俘現一些深刻的感

受 。
‘

學期初當我加入合唱團的大家庭時
，我漸漸體會到合唱團的精神 ，是需要

團員間彼此的投入 、遷就 ，而最重要的

是那份參加合唱團的熱誠 。記得一次在
一個研討會中 ，一位知名的合唱團指揮

談及合唱團的必要條件 ，最重要的是合

唱團成員的參與熱誠和投入的感覺 ，當

每個成員有著這樣的態度時 ，便會很自

然的發揮那合唱的精神 ，唱得一首活生

生的好歌 。將個體溶化而成為整體是合

唱團的最高理想 。我們的合唱團 ‘ 雖然
未能達到如此的理想 ，但我深信總有一

天每個成員都能培養出這一份參與的熱

誠來 ，更誠懇的邀請更多的同學加入我

們的大家庭 。不需要你有驚人的歌唱技

巧或深厚的音樂知識 ，只要你有一份參

與的熱誠 ，可於每星期二午膳時間到音

樂室來一起享受那合唱的樂趣 。

L 一一

- :

肉顱叩妒．州勵喊夢•州勵喊夢。‘句）屹妒• ‘弋細吧戶 ‘雙訕刈戶 ‘旬）曉妒•肉兮闐夢•織徊”回h

在九龍江彎事件這

，校園內批起一陣大

宇多疋熱潮 。

最初 ，有十餘位曾關注 九龍灣事
1牛 的同 學聯蒼 了一份大宇艱名為 t
際參與 · 親身感受 九龍彎事件 ”向校
內同 學交 j寺對這問題的看法 · 但有一曆
名為楊孝祥的同 學在大宇艱非意見欄處
寫下竟見 · 幹事 t 在該處出了一限小告
示 · 說明此乃塗活大宇艱及將更活處待
薑 ，但楊同 學竟移開及再次文活那小告
刁ro

汰來 · 幹事 t 出了一賬 張烈誕奮

的大宇艱 · 並希望里活大宇艱的同學公
開向大宇艱聯等人道歉 。楊同學 j艮快便
作 出反應 · 徒的大宇艱弭調幹事 t 不應
出那 強烈縫貴 的大字艱 ，隨讓 · 泯
多不同班的同學在此事也發表徒們 t 見
”大都是不蒲繙同學做法和贊成幹事 t
的觀點 。至截桔 日丈 ，大家對此事件的

討論仍夕艮激烈 。

同學們 ，當你 經逼陳 蕪琴樓 的

走廊時 ，你可有 留意到那紅 、綠 、

橙 的三面錦旗嗎 ？你可有 因這三面

錦旗而輕 加常 賞 ，白己也去分 李一

份 白豪 ？還是奇怪 著為什塵 今年！

學院竟如此 差勁 ，拿不到 全場總 冠

軍 ，只得 了亞 軍呢 ？

也許 大家仍依稀記得 在院 際陸

運初 賽彼 不久 曾 出現
一 大字報 ，講

及那 日到場還動 員之烯 少和場面的

玲 清清 。其實 ，身為醫 學院的
一份

子 ，魷有 義務去 出
一分 力 ；更何況

，當你答尤 了出席 ，你便有義務 和

貴任要 到場 ，怎可 臨時 夾約而久視

之 為 家常便飯 呢 ？

院際陸運總 決賽在攝 氏九度的

氣溫下 進行 ，到場的 同學都飽 食凍

到的北風所優襲 ，苦不堪言 ！但每

次看見醫 學院的使兌 節節領 先時 ，

心 中那份 喜 悅掩蓋 了
一切的寒玲 ！

最難 忘的走 男子 4 × 100的接 力賽

啊 ！眼看頭二棒！ 學院都是 緊守著

第三位 ，似乎對 問鼎冠軍是無緣的

了 ，但 怎知 到第 三棒 ，我們 的 大 師

兄奮 力追趕 ，看 著他 問電般 遲 了
一

個久一個 ，更帶前 了妤
一段 距離 ，

我們 在看 台上的每
一 同學無不一 邊

竭 力拍 掌 ，一邊竭聲 吟好 ；隨 著！

學院使兌的衛 .J ，數呼聲不絕於 耳

一 M · E · D·，D一I · G MEDICME -

DIC 係醒 D !

是曲終人飲 的時候 了 ！單備 離

去之時 ，大師兀吟 看我們 ，和我們

逐一握 手 ，說這 ： 這是 我 最復 一

次代表 MEDIC 出賽了 ，你們 以復

要 努 力啊 ！ 激 尋的聲 音 流露 出那

股 禁不住的衛動 。緊握 著他的 手 ，

他對醫 學院的 那份 感情 ，彷 彿就 在

這一剎 那 間溢滿 了我的必 窩 。多謝

你 ，大師兄 ！我們 永遠 不會忠記 你

的 鼓勵 、你的精神 、你對！ 學院 那

份濃厚的 感情 ！

願你我 都能 像這位 大師元一 樣

，必 中滿載看對！ 學院
一
我們 的 學

院的 聞懷 、愛護 和 支持 ！

校 園

潮

風

報

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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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七 弟

是讀書的季節 ，也是
一個冷清清的

季節 ，在空氣中也嗅到冷漠的氣味來 。

環顧四遇 ，看到的是你們沒有表情的面

孑L ，及在圖書館埋頭讀書的身影 ，真的

很想輕輕的問候你們一句 這與的生

才占 ，你們習慣嗎 ？

餐J 式的教授 。上課是這樣 ，課外的參

與及學習也是這樣 。正如黃校長所說 ，

大學教育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一 上課 ，

舍堂和學生會活動 。因此學生會所肩負

的角色其實並非只是為同學服務和爭取

福利這麼狹窄 。可是學生活動能帶給你

們多少衝擊和經驗 ，便全由你們自己決

定了 。

獨發掘 、面對及解決問題 。無疑 ，積極

參與和直接介入大學的活動 ，是其中一

個好法門 。

是一個下著細雨的 下午 ，也是一個

充滿陽光的 日 f ！在我們二百多人的心

巾都 縫陽光瞥照和充滿希望 。三輛 殘

夠 的旅遊巴七帶著我們朝看北潭涌戶

外康樂營進發 · 就這樣四日三夜的迎新
針就開始 了。

我們一斑海備的同學為了這個營真

是弄得心 力交瘁 ，有些同學更足足兩晚

沒 有時問睡覺呢 ！大家對你們這新的

f弋托認充滿 許很大的希望 ，期望著你們可
以在 未來的 ’t 活中提昇自己和把醫學院

的柄神發揚光大 ，因此數晚的通宵工作

也算不上是共麼的 一回事 。可能自己所

期筆的委實太多 ，因此這們迎新營真是

使我 有點兄失望 。自己已盡 了最大的努

力去指引新仔J同學 ，希望可以將 一年來

听兒所聞的經驗博遞 下去 ，但 是換來的

卻以是 ·句 impofng ，而你們有些人

屹屹然投訴我們在 玩新生 。唉 ，當

時r白感覺常然就是難受之極 。

畢覓醫生這個職業是很特殊的 ，因

為你將會見証新生命的孕育 ，誕生 ，成

長 ，衰老和消失 。相信你們當中 （包括

從前的我 ）都會滿以為醫生可以與世無

爭 ，可以幫助病人 ，拯救生命 。但是其

實醫生所能做到的真的有多少呢 ？很多

疾病都是我們束手無策的 ，而很多時我

f門面I以做到的似乎就只是坐視生命的消
逝 ！醫生所要面對的矛盾和煩惱很多 ，

而相信也是特別需要戀志支持的一幫 。

七弟們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一切一切的

東西呢 ？你們是否已準備 自己呢 ？你們

是否願意多作探求呢 ？這一大堆的問題

相信只有你們自己才能解答 。

七弟們 · 願你們叮以抓緊這五年醫
學生生活的時間 ，好好地去充實 自己 ，

提昇自己 ，為未來的生活和現實作好準

備 ！希望大家將來都能成為社會的楝樑
，和仁心仁術的醫生 。

在此謹祝 七弟J 們一切順利 。

簡直沒有勇氣提起這枝筆 ，教你知

道我曾經是那麼失落和徬徨 ，要不是你

時刻的善導關懷 ，恐怕我連自己僅存的
一點信心也早蕩然無存 。

誠然 ，迎新營簡直叫我筋疲力竭 ，

不過 ，既然我決定要去走這條 苦行僧

之路 ，去面對五年大學生活的挑戰和

去匯嘗遙長艱辛的責任 ，區區幾天皮肉

的煎熬 ，我又怎會有怨言呢 ？

兄 ，儘管如此 ，迎新營的確留給我

太多 、太多⋯⋯

對社會的義務 ，病人的責任 、自己

的交代 ；生 、死 、榮 、恥 一時間腦

海激濤波湧 ，不免對自己的壯志雄心生

了疑問 。

一如你所說 · 醫學課程實在繁重無
比 。mlJ驗 、考試接踵而來 。哥 ，你知道

嗎 ？有時 ，我真是吃不消 。

可是 ，面對看諸式百樣的同學 ，要
突破 、開放自己的圈 子 ，甚至坦誠容納
他人 ，真是殊不容易 ，無論在處事 、待
人方面 ，都愈察覺 自己能力的不足 ，有

時甚至覺得環境無助 ，努力徒然 。或許
，這就是所謂的考驗 。哥 ，只有你才可

以了解到我每每碰釘的心情 。

兄 ，你是一個好 醫生 ，你的啟

示 ，你對我的溫情 ，一如回春妙藥 ，得

使我能渡過這一段 危險期

你所講的路
·，既不是一段漫長的歲

月 ，也不是幹一番蓋世功勳的努力 。

他J 跟本就不能言述 ，他是無形的 ，因

其無形 ，所以格外偉大 。

自己亦了解到 ，一個醫生的成長 ，

豈祇是曉通那些 口傳筆授的 知識

所謂 醫術 實在太博大深 了 ，項要我

們時刻用心靈去體味 事物 ，去雕鑿自己
，否則 ， 醫 又怎配稱得上是一種

南 ，一種 道 呢 ？

路 ，是在你我的心中 ，

心靈的安詳就是他的終點 ，

既然是 路 ，自然就要去建築

叮楚現在卜U想起來卻又有 ·個很不

[rtJ的 斤沃 ！虜巳得往年當 自己還是一個新

他的時候 ，自己不也是這樣的不合作 ，

這樣 台不耐煩，付論耶收看似很深奧（白問

鱸 。似乎自己人迎新營的唯 一目的就是

去認識新同學和玩個痛快 。其實這種心

態跟今年你們的期望又有絨麼分別呢 ？

k低經過兩年預科生涯的 人就是這樣的

六哥

而現在 ，我們正處身在對於磨煉自

己空前難得的位置 ，一方面 ，我們要培

養燭立的思考 ，另一方面 ，我們又要單

還記得滇緬公路罷 ，他劃破雲南 ，

穿插於世界最深的峽谷 ，最險峭的山岩
，而他竟然是由來自窮鄉僻壤的中華兒

女帶著極其原始的工具 用手指在深山

里挖出來的 。對 ，這絕不是奇跡 ，而

是成果 。

我們的心中都有著從未有人開拓過
的路 。兄 · 你實在對我太好 ，你教會我
知道什麼 是路 · 更加幫助我走上了第一

：1:．醫科的生涯真的給自己很大的
憚！擊 。大學生活與中學生活 她兩件截然

不司的 東西 ，大率教育除 了傳授專業知

．濃外 ，它還肩負警 ·個很大的 目慄
訓練新的 一代去獨立思 考 ，處俗 ，多方

面C白學識增長和協助他們趨於成熟 。舌
來 ，大學教育的 徒1的真是很俗和很嗷要
。但是大學教育的另一特色就是 自助

認 j

這褽就讓我們各自去墾拓自己的滇

緬公路 ，但願我們都能夠 ，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苦痛 ，

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津 ，

負擔那負擔不 r 的風雨 ，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晨星 ，

不管 多麼無望 ，

不管 多慶遙遠 ，

去為真理戰鬥 ，

絕 下掉轉馬頭

哥 · 冬謝你 ！

木二

綜 藝

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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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覃網闢庫馴．瞭戶•亂雜夢拙： ,

偽 吟 j 榆 懸 紼 姘 驍 戶 必 衫 嘰 妒 騙 吟

放 ，L， 吧 里 不 打 緊 的
張 偉 弦

這是一個星期亡的晚上 ，放學回家

吃過晚飯後 ，在林上躺了半個鐘頭 ，正

要起林開始一晚的溫習 ，電話鈴鈴的響

起來了 。

喂 ，請問張偉強在家麼 ？J
我就是了 ！

我是× × ，我爸爸剛才暈倒了 ，

叫了救傷車還未來 ，我應該怎麼辦啊！？

房 。我感到自己的無能 ，因為除了從他

們身上獵取臨床經驗以外 ，我不能為他

們做什麼 ，就連一句安慰的話也來得虛

余余俗擊俗牛朱瓖熔

唉 ，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

上了三年班 ，雖然開始接觸病人 ，

向他們問取病歷時 ，也學會了一套專業

的 口吻 ，但 f. 限於病喊和診斷 ，至於治

療 及料理的方法就不大清楚了 。

那位朋友的爸爸 ：六十 多歲 ，胖個

子 、患上十多年搪床病 ，每天注射胰島

素 ，兩三個禮拜前 ，就因為在街上暈倒

了 ，被送入瑪麗醫院 ，入住二樓病房 。

那時 ，朋友來了電話 ，翌 日自己就不得

不真的在病房中研習病人了 （studyp-

atient in the ward ）。當時的心情十

分矛盾 ：一方面朋友的囑咐 念味看自己

有責任把病情 告訴她 ，但總覺得這樣做

未免假公濟私 ，不知是否應當 ？再者 ，

倘若他真的患上絕症 ，自己又應否講出

真相 ？又抑或只是一句 ： 放心吧 ！不

打緊的 ？

記得前陣子學習內科時 ，在病房中

就遇過兩個病 人 ，一老一少 ，前者患上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aemia ) ，後者患上急性骨髓性白
血病 （A。ute myeloid Leukaemia ) ,

據Davidson' s 說兩種血癌一般來說壽
命都不長 ，那天跟這兩個病人聊得投契

起來 ，漸漸話題集中在他們的病情上 ，

當問及病況的可能發展時 ，自己真不曉

得怎樣跟他們說 ，難道提出書本上的記

載 ，說 ：你只有多少個月的壽命 ，他又

以活得多久麼！？唉 ，又是一句 放心吧

！不打緊的 。 之後 ，勿勿的離開 了病

那天在瑪麗醫院探望朋友的爸爸 ，

他感到十分高興 ，還說我們的楊教授給

他看病看了十多年呢 ！翻開病歷 ，慶幸

看到他不是中風暈倒的 ，而且雖然年屆
六十高齡 ， 卻 沒有癌症 （瑪麗醫院

的教學病房 ，充塞著患上癌症的病人 ，

年紀老的 ，若沒有癌症 ，似乎是一件罕

有的事 ！）心裡倒放寬了許多 ，心想回

覆朋友時也不用轉彎抹角的難於啟齒了
。不過 ，從心電圖的記錄上 ，看到 ST

elevation ( Leads 11, 111, aVF ）意
味著心肌梗死 （myo。。rdial Inf。rcti -

on ) ？這類病人的預後 （Pro幼0515 )
很難說 ，可以在一個月內死去 （40% )
，可以多活十多廿年 。不過那天見他精

神奕奕 ，相信無大礙 ，當晚電話裡 ，自

然又來老套的一句 ： 放心吧 ！不打緊

的 “J 不過 ，三數天後 ，朋友又來電話

（做醫學生並不比醫生輕鬆 1 ）說院方
要轉調她父親到葛量洪醫院 ，她因為家

住九龍 ，探病時費時失事 ，不知這次轉

院只是休養呢 ，又抑或治療 ？若只是單

單的休養 ，他們希望可以轉返九龍的醫

院 ，方便照購⋯⋯ 。這時 ，自己只能說

葛量洪是心臟病專科醫院 ，儀器好 ，醫

生醫術高明 ，比一般普通的醫院更適合

她的爸爸 ····一 後來也不知怎的沒進葛

量洪 ，就說返家休養了 。

身在現場 ，也不知如何是好 ，更何況只

是藉看電話聽她的描述！？幸好⋯⋯

啊 ！救傷車來了 ！ （我不用介

紹什麼方法了 l )
去那間醫院 ？

相信 是伊利沙伯吧 ！ 她就這樣

掛斷了電話 。
‘

心想 ：自己住在佐敦道 ，距伊利沙

伯不遠 ，人家煞有個事 （其實也是自然

的 ）的告訴我她爸爸的事 ，我可以無動

於中繼續自己晚上的溫習 ？但我去了也

是無濟於事的 ！

不過 ，我終於去了 ，而且還帶了可

愛的Davidson 。（起碼倫空看一遍 ，

可以著實一點的跟她解釋病情 。）在伊

院急症室呆了半個鐘頭 ，塘尿病及心肌

梗死那幾頁也勿匆看過了 ，但人卻沒有

來 ！再撥電話到她家裡 ，才知道去了廣

華醫院 ！於是 ，又得趕去廣華 ，抵步時
，醫生已做完了檢查走開了 ，護士正為

他注射什麼的 ，卻不許我走入病房 。病

歷也不許我看一看 。似乎我又回復一個

普通人了 ，跟朋友的家人沒有分別 （雖

然我打上醫學會的招牌領吠以資識別 ）
。唉 ，回想幾個禮拜前Clerk Case 的
日子 ，遇上女病人時 ，可以請位紅衣天

使在旁 ，有的 （或許是一年班 ）甚至乖
乖的 ，知道正要做 PR 時 ，會替我取來
儀器 ····一 唉 ，風光的 日子沒有了 ！

在廣華醫院的半小時裡 ，自己原希
望可以見到醫生 ，問清楚病情後再詳細
跟朋友說的 ，心想這是自己最可以做到
的了 ，病清是好是壞 ，總比什麼也不明
白 、乾焦急的好 。現在看不到醫生 ，本
能地說句 放心吧 ！不打緊的 ”J ⋯⋯

不過 ，醫生原來已經吩咐他們起碼留一

人在醫院守候 ，對我的 關心 ，她只

能淡淡的說聲多謝 ，相信她的心裡並不

能真正的放心 ····一

擊余朱牛熔牛朱朱余

今次又收到她來的 求枚訊號

自己真的手足無措 ，因為患糖床病的病

人 ，暈倒的原因 ，可以是常見的兩種昏

迷 （Diabetic or Insulin Coma) ，但
一個剛剛有過．心肌梗死的病人可以因為
。O律失常 （arrhymia ）或心原性休克 （

cardiogenic sh。ck ）而暈厥 （svn-

cope ）的 “總之林林種種 ，就是自己

綜 藝

.



么

一 ！·
‘·‘ 一'

．之
！
一 ，

'
.
‘·
：
'
:! 皺

啟 ·甩 17

會止司卜

氈
亂
了
•

鳥
弘

夕

製

鯉

別為六星期 ，九個月 ，十八個月 ，三歲

和四歲半 ，檢查項 目包括身體功能 ，聽

覺 ，語言能力 ，視覺和行為 ，但方汰十

分簡單 ，例如用手拾起一粒豆 ，或對聲

音的反應 。理論上當嬰兒達到某一年齡
，便可達到以上各項某一程度上的能力

第 二 線 服 務

，但由於各種先天及後天環境不同 ，

度上每人有異 ，如果相差程度太大 ，

可能是有某種缺陷 ，這些兒量將在設在
旺角鴉蘭街的兒量體能智力助聽中心接

受進一步檢查 ，此中心內工作人員包括

兒科專家 ，臨床心理學家 ，語言治療員
及社會工作者 ，負責 ffilJ定弱智程度 ，更

希望儘早找出病因 ，及早治療 ，及進行

特殊教育 。

第二線醫療服務的效能 ，可以從病

人數 目 ，各種專科服務流行病發病率 ，

初生嬰兒死亡率等可見一斑 ，從病床數
目看 ，雖然遠在七四年的白皮書中港府
已定下每 千人應有五點五張病床的比率

作為十年計劃的 目標 ，但是至八二年底
比率還只是四點二 ，這個數字 ，比起其

他亞洲地區如星加坡 （比率四 ）可能亦
不遜色 ，但需知香港政府醫院有大量病

床屬於臨時性質 ，並不符合規格 ，而且

嚴重阻塞通道 ，假如發生火警 ，後果實
不堪設想 。

香港的流行病暫時頓受控潤 ，而嬰

兒死亡率更屬世界最低之一 。但政府並
不應滿足於此 ，最近有專家提出應該以

醫療發病率來衡量醫療服務是否足夠 ，

因為很多弱能兒量都和出生前後醫療照

顧的不足有關 ，至於其他專科方面 ，似

乎發展有欠平均 ，腦科 ，麻醉科 ，急症
科 ，老人科等均嚴重缺乏人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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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一政府中央健康教育組負責統
籌政府及外界的健教服務 ，並且貯存資
料 ，供應各方面使用 。事實證明雖然各

種傳播媒介 ，包括報紙 ，電視 ，收音機

等都廣泛宣傳衛生及健康常識 ，而各有

關方面亦安排很多展覽 ，講座等推動 ，

但效果並不理想 ，尤其是一般低下階層
的市民 ，一些基本的醫藥常識也沒有 ，

而政府亦無積極改善辦汰 ，這樣不但對
市民健康 ，甚至對醫生的診治 ，也有一

定的影響 。

自七四年起港府便施行分區計劃 ，

目的在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設備 ，在這計
劃實施後 ，一些分區醫院的病床位用率
確有增加 。全港分為四個醫療獨立區 ，

而在沙田醫院啟用後增至五區 ，每區設
有一地區醫院及多所社區醫院 。地區醫
院主要處理一些嚴重疾病 ，待病情好轉
，再轉送社區醫院繼續料理 。分區醫院
及社區醫院的工作相輔相成 ，可是社區
醫院卻被視為一些設備不足的次等醫院
，加上近來極受矚 目的東區醫院事件 ，

更使分區制度成效打了拆扣 。

香港的醫院 ，主要是政府 ，政府補
助或私人所有 ，前二者收費低廉 ，但病
人的待遇甚劣 ，後者卻超乎一般人的經
．濟能力 ，三者均不符合一般中等收入市
民的需 求 。有鑒於此 ，醫務衛生署某巨
公曾呼籲私人興建醫院 ，以迎合夾心階

層市民的需要 ，並舉例證明可以獲利甚
豐云云 。但需知投資醫院 ，設備昂貴 ，

管理困難 ，而且專業人仕短缺 ，但最重
要的還是土地問題 ，如果在市區外興建
，則有博愛醫院為前車可鑑 ，試問私人
發展商又怎會投資本大利小的計劃 ？另
一方面 ，志願團體及教會對社會上各種
問題已是疲於奔命 ，對此實無暇顧及 ，

最後 ，相信此一責任還是落在政府身上

有關第三線服務 ，將在下期繼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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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及保健一雖然勞工處及醫務衛
生署核下有職業健康科及勞工賠償科 ，

但對工人的職業病及工業意外 ，只採取

消極的態度 ，例如為工友判傷及根據工

傷賠償汰例要求僱主賠償 ，但若僱主故

意拖延 ，勞工處亦沒有甚麼辦伕 。至於

積極的預防措施 ，只是由工廠督察科屬
下的訓練組提供有限的工業安全訓練 ，

雖然還有其他機構如製衣業訓練局 ，建
築業商會及觀塘社康等極力推動 ，但實

際上很少工人曾受正式工業安全訓練 ，

難怪香港工業意外數字驚人 （每年平均
十三名工人之中便有一宗 ）。而職業病
問題更極之嚴重 ，例如達十七萬工人長
期處於令人耳聾的工作環境 。工人保健
亦十分缺乏 ，希望有關方面正視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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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殖民地 ，政府的最高首

長由英國委派 ，市民沒有參與選舉政府

的權力 。在這個政治封閉的社會 ，政府‘
不會引導市民了解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
，害怕做成不穩定因素 ，引起市民對政

權的合理性挑戰 ，所以香港人對政府的

概念是扭曲甚至缺乏的 。

現代西方政府的觀念始於一七七六

年美國人民在大陸會議上通過的獨立宣

言 。內容提及人人生而平等 ，都擁有不

可剝奪的基本權利一生存 、自由 、謀求

幸福 ；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 ；

如果政府損害這些權利 ，人民有權廢除

它 ，另立新政府 。在這個原則下 ，人民

有選舉及罷免政府官員的權力 ，以保證

統治者充份照顧大部份國民 及國家長遠

利益 。表現在政治架構上則為多黨制及

議會制 。在中國大陸 ，雖然共產黨是唯
一執政黨 ，但基本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是一個民主的架構 。

開鋤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簡稱全國人大 ）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其職權包括修改憲法及監督憲決的實

施 ；制定及修改刑事 、民事 、國家機構

的其他基本法律 ；選舉最高人民決院院

長 ；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審查

和批准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 、財政

預算 ‘ 決定戰爭及和平問題等 。以去年
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五屆人大五次會議

為例 · 就通過了修改憲決及其餘幾個汰
例的議案 ，也批准了趙紫陽總理提交的

第六個五年經濟計劃 。

全國人大負責制定關係國家整體的

政策 ，而在地方負責監督實施全國人大

的決議的機關是地方人民代表大會 。地

方人大有省 、縣 、鎮三級 ，各級人大在

本行政區內行使權力 ，而且需 向上一級

人大負責 。

縣 、鎮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簡稱

人大代表 ）由該行政區內人民以不記名

投票直接選舉 。省級及全國人大代表則

由對下一級人大代表經過民主臨商互相

推選 ，屬於間接選舉 。各級人大每屆任

期 ：全國 、省人大為五年 ，縣一級為三

年 ，鎮一級為二年 。經過重重選舉 ，全

國人大代表數 目也相當龐大 ，以五屆人

大為例 ，全國各地 （香港也有人大代表

）就有三仟多名代表參加 。

明顯地 ，召開全國人大有實際困難

，所以每年只開一次 。當人大休會時 ，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簡稱
人大常委會 ）執行人大職權 。每屆人大
常委會在該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由大會

選出 。五屆人大常委會成員包括委員長

葉劍英 、副委員長廿人 ，其中最為香港
人熟識的是專門負責華僑事務及統一問
題的廖承志副委員長 、秘書長一人及委
員一百七十五人 。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
，所以雖然最高權力機關以選舉形式產
生 ，但在選舉過程中有很多小動作令黨
外人仕落選 。如非黨員在競選縣級以上
人大代表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必定受其他
黨員排斥 ，所以大部份全國人大代表都
是共產黨員 。因此 ，黨的指導對國家政
策影晌很大 。如五屆五次會議中通過的
第六個五年經濟計劃 ，就是根據去年九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
對經濟發展的指導精神而提出的 。

‘
黨的

決議交由政府執行 ，在中國曾經產生不
少問題 ，現在國內提出黨政分家 ，表示

領導看到了問題所在 ，是個好現象 。但
成功與否 ，就要看領導層是否願意放棄

封建的專政思想 ，讓政治漸趨開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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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Sc ( Biomedical Science )

蝸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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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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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才
讀預科的時候 ，有一次一位同學告

訴我香港大學設立基本醫學理學士課程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香港有這樣的課程
。當時我覺得這個主意很新鮮 ，潛意識

裹已對它發生興趣 ；我還對那位同學說
，讀六年醫科就可以多得一個學位 ，不

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

預科之後 ，我考進了醫學院 。一年

級的時候 ，有一次我看見一張通告關於

申請修讀 B. Sc，的簡要 ，使我對這課

程的好奇心又湧現 ，自己亦開始考慮應

否利用一年時間去修讀這課程 。

雖然到 目前我對這課程還不太瞭解
，只因醫學院沒有充份向學生介紹這課

程 ，因此只能憑 自己些少的資枓及直覺
，去衡量這課程對自己是否適合 。

以我的理解 ，同學想修讀這一年B.

Sc．的課程 ，首先要完成首兩年的醫學

院課程 ，然後從臨床前科 目中 ，揀選一

科自己最感興趣的去修讀 ，而課程內容

包括講師指導下作一些研究的工作．。修

讀一年考試 及格 ，就可以擭得理學士 ‘

而考試的成績及表現就會決定榮譽學士

的等級 ，跟著同學可以繼續完成餘下的

醫學課程 。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給

自己領略一下研究工作是甚麼的一回事

。每年我都有一些赴外國讀大學的同學

回港向我談及他們參與的研究 工作 ，自

己感到十分可惜沒有機會親身體驗一下

。另一方面 ，我亦曾經想過將來參加學

術研究的工作 ，所以希望能利用一年時

間摸索一下大學裹所作的研究究竟是怎

樣的 。

雖然有人會說讀一年 B. Sc．就會

遲一年畢業 ，而且對將來作為
一個醫生

的工作幫助不多 ，但是我覺得這一年不

會是浪費的 ，五年的醫學課程裹我們有

沒有機會去拒絕讀一些 自己不感興趣的

科 目或花更多時間研究某些 自己感興趣

的科 目？加上平 日按時按刻的上 lect -

ure ，我感到學習是給別人支配著 ，因

此我期望能用這一年來支配 自己的學 習

（壹 ）
r新茶花女J

"
La dame aux Cam-

elias
”
是意大利名導演茂魯 · 波格里尼

( Maur。Bolognini ) 1980年的作品 。

飾演茶花女阿芳仙 （Alph。nsine Ple -

5515）的是法國女星伊莎貝拉 · 赫伯 。

（貳 ）

將小仲馬的成名作 茶花女J 拍成
電影先後不知有多少人 。而其中以佐治
· 寇克導演 ，基烈達 · 嘉寶主演的最為
轟動 。

在現實生活中 ，茶花女是確有其人

的 。而她與小仲．再的愛情亦是確有其事

的 。問題 是真正的茶花女不是小仲馬書

中的那般理想化 。他的一生更不是其他

作家及導演眼中的神話化 。波洛里尼的

突破就在於能夠把一個真實的茶花女搬

到銀幕上 ？為了証明他的獨特風格 ，瑪

嘉烈特 · 格提亞的名字也被改為阿芳仙

堅強的女人 ，相當懂得控制她周圍的男

人 。從他遺留下來的文獻 ，書信 ，藥方
，時裝店的筆記 ，拍賣行的檔案等資料
，波洛里尼重新塑造茶花女的一生 。

（肆 ）

新茶花女 對當時 （19世紀中 ）

汰國上流社會的庸俗和腐敗有尖刻的揭

露和諷刺 。將有錢人沉迷於情慾的醜態

刻畫得很精采 。另一方面 ，將阿芳仙自

甘沉淪於慾海的抉擇也抱著一種尊重和

同情的態度 。總括一句 ，寫人物心理寫

得相當細膩 。

（伍 ）

波洛里尼是五十年代崛起的導演 ，

與柏索里尼和佛朗赤斯高 · 羅西等同被
譽為戰後意大利第二代出色導演 。

波洛里尼的電影非常 著重於美惑方

面的雕琢 。他從不會隨便的找兩個演 員

當主角 。飾演阿芳仙的伊莎 貝拉 · 赫伯
便是經過嚴謹的挑選 。他畫面上的功夫

也從不馬虎 。這部傳奇 片便是個好例 子
。每個鏡頭都恍似一幅古典派的油畫般

美麗 。總之 新茶花女J 是部有深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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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角度來看 ，英國有很多大學
‘
的醫學院都設有 B. Sc．的課程 。好像

Glasgow University 的醫學院會 自動

挑選在某些科 目上有良好成績的學生去

讀這課程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

臨床前課程是三年制 ，所有醫學生都要

讀完三年取得理學士 ，然後才繼續餘下

的臨床課程 ；在美國如果需 要修讀醫科
，就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 。

總括來說 ，基本醫學理學士課程是

可以充實一個醫學生的學識 ，滿足他的

求知慾 。但是我感到遺憾的是醫學院舉

辦這課程以來 ，修讀的醫學生聽聞只有

兩個人 ，希望大學方面能提供多些有關

這方面的資料給學生 ，鼓勵 他們去修讀

（參 ）

真正的茶花女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她肯定不是小仲馬理想化了的妓女 。

也更加不是粵語長片最愛寫的那種環境

的1羲牲者 。在波洛里尼的眼中 ，她是個

綜 藝

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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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由人的共同生活所組成
，因

此我們的
一舉一動都會或多或少的影晌

他人 。在華體內
，每人都有他的權利和

責任 ，有他要遵守的 東西 ，因為權禾lj與

義拐就是兩件相對的東西
。

擾同學了 ！而在這事上最令我不滿的卻

是這位同學是可以不遲到的 。相信類似

的事情在醫學院內還不算太罕見呢 ！

難道病人在醫生的眼裊就是一件死物嗎

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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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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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可是 ，人們不遵守 本份J 的行為

俯拾皆是 。就我們醫學院的同學而言
，

雖然大家都接受著良好的教育和特別的

栽培 ；被譽為精英份子 ，未來社會的棟
，

樑 ，但很多時我們的言行是這麼的不

負責任J ，令人感到失望 。

就以我斑內同學為例
，上課時假若

爸臼b教得不太好的話 ，有些同學便會高

談闊論 ，大聲講大聲笑 。雖然他們是坐

在後面 ，可是很多時連講師也給他們影

晌到 ，更遑論坐在他們附近的同學 了 l

其實如果同學覺得講師 有寧扎 或教得

叮《好 ，他們大可以伏在檯上睡覺 ，肴別

的東西 ，或甚至不上課的 ，為甚麼偏要

去妨礙他人呢 ？是否替人梢作設想是他

們能 力範圍以外的呢 ？

還記得在學期初的
一天早上 ，自己

遲 f 起林 ，走下沙宣道的時候已接近八

時 三卡分了 ，而與我
一起下車的那位同

學卻還要先去吃早餐 。結果他卡五分鐘

後纔回來 ！當時我真的很不高興
，但卻

又沒有那份刃氣去 n斥其非 。難道兩堂

之後 才吃旱餐不行嗎 ？遲到五分鐘尚可

原掠 ，但是卡五分鐘就俱的太多 ，太打

有些同學很早便在課室 霸 了位
，然後去吃早餐或辦其他的事情 ，但有

時他們卻很遲很遲才回來 ，弄得半行的

同學都要放下筆 ，站起來給他進去 。雖

然這並不是他們心想的 ，但是假若他們

預計可能很遲才能回來 ，為甚麼不 霸

兩旁的坐位 ，或坐後一點呢 ？

同學們 ，我們將來每 日所接觸的都

是有血有肉的病人 ，都是可貴的生命 ，

都是最需要我們關心和照顧的 。因此我

們極之需要去仔細思索 為人設想 這

個問題啊 ！

隨著 新潮流 的侵襲 ，個人主義

享樂主義等等就一一的冒升 ，而道德

水準就一 日一 日的低落 。雖然 不為他

人設想 是現今社會的一個普遍風氣 ，

我們可以做到的委實很少 ，可是我們這

皇大學生也應該嘗試去改進 ，特別是去

反省自己 。很多時我們的 不顧及他人

行為 並不是我們故意的 （相信醫學院

內還不致有故意 inconsiderate 的人啊
) ，而只是由於大家的不小心吧 。同學
們 ，對自己的行為多作反省 ，多為他人

設想吧 。易地而處的感受可真是完全不

同的呢 ！

其實可以舉出來的例子真是數不勝

數 。而當大家走上醫院上課的時候 ，不

顧慮他人的事情就可能更常見了 。試想

有一天你病倒 ，被送進瑪麗醫院二樓去
，當你痛苦之極的時候 ，卻有一韋身穿

白袍的 彪 形大漢 緊緊的圍著你的病

林 ，用好奇的 目光盯著你 ，然後就爭先

恐後地用他們的聽筒 ，窺眼器 ，鎚子等

向你進襲 ，之後更可能輪流的給你做PP
。言青問你的惑受將會是怎樣的呢 ？

添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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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醫學院是沒有醫德課程的 ，因此

對病人的正確態度就全靠同學 自己去摸

索和息考了。而令筆者有點遺憾的就是

有些老師也不理會病人的感受 。曾聽過
一位高班同學說有一位醫生替女病人做

PV 的時候竟然不拉上布簾 ！雖然是在

女病房內 ，但是走廊外卻是人來人往 。

試想那個病人是多麼的尷尬和無奈何啊 f

篆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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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是在昨年 ，富我們剛剛中七開學

時入院的 。我們只知道她患的是癌症 。

記得和偉去Q.E 看她的時候 ，她的頭給

剃光了去做電療 。她看了我好
一會才記

起我的名字 ，但我卻不知怎的 ，鼻一塞

，眼圈一紅 ，覓說不出話來 。走的時候

偉還說我 眼淺

-
-..，月口口口口口口口個，•

h周圍的嗎

爾 ，藥方

！案等資偶

于一生
’

卻純潔吧 ！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 ，一個

虔誠的基督徒 ，品學兼優 ，就這麼扔 下
一切 ，了卻塵緣而去 。癌症折磨了她一

年多 ，現在一去對她倒是個真止的解脫
。雖然她的容貌已變得臃腫 ，但這無損

於她往 日留給我們的美麗 。但最其悲哀

的是她的父母和親友 。

Zantac•5thone切histamineHZ·dll'dg.)nlst斤omG細xo,
developedtoaddimportantbendtstothetreatmentofac他
pep會他cdisease.

Highlv effec咖 e
hntac,5molecularstructurecon卜“importantadvantages

interl，、5ofspecincityandd.lrationofaction.
Pril,larilvhow四er. Zantacpromot" rapid，州Ktiveulcer

healing謝，ths:.sta法nedpail、relief. bothdavandn•ght.
8二。ple dosagere 卹。e" .

hntacwds、l,eoiallvdv妒lopedforB.D. dosage.The
rPcommendedtreatn,entc（》urseforduodenaltllcerandbenign
gastric.llcer. 15one150mgtablet叫 cedailvforfo。：r weeks.

Forextendedmaintenancetherapy. thedosage15just
onetablet讓akennightlV.

Inthenlanagen,entofrdux一 opl,agitis. onetablet
twiceda蘊IV, foruptoe涌ghtweeks, 15recommended.
H個。h卸 spec州c action

Duetoits邑nnovatorymolecu!arstructure, Zantacdoes
notcauseproblems州thendocrineor卯nadal扯nc助n, or
adve爍 effktsonthecentralnervou、Systenl一ewnin
?IderIVPadents.

S浩m涌讓arIV. asZantacdoesnot養nte中re州thIiwrenZVme
funct倡on, therearenounwant州 e斗叩tsonthemetabo!ismof
dmgssuchasdlazePamandwarfadnwh'chmaV騰 presch怏d
concomitant騷V.

ZantacInjectio., an、poul" arealsoavaildble.containing
50mgran造t,dinelnsmlfor'ntra卯noolstnjectlonorin細s!()n.
for、：'？二nacuteca' eswt、ereoralthera外 15inappropriate.

後來麗好了一回 ，在十二月出了院

回家休養 。聖涎時她還和我們一起玩 ‘

兩眼的神采把兩頰的浮腫都蓋 r 下去 ，

病麾已被擊退 ，青春重獲手裊 。校 方還

答應了明年留位給她讀中七 ，希望又呈

現在她的眼前 。

但她等不及了 ，就在我們人人都專

心預備AL 的時候 ，她又再次入院 。病

情反覆 T饒回 。考試後 ，同學們各敵 東
西 ，已不能知悉她的情況了 。

禮拜完畢後 ，麗的三個死黨和偉跟

了麗的家人去送她上山 。我們一班舊同

學便乘車回家 。我數數我們當中十數人
· 全是一起生活過五年的 ，怎麼現在覓

會如此陌生呢 ！我們曾經一起唱過麗填

詞的That ' 5 our last song together
，但現在我們一起坐在車上 ，卻只惑到
一份無奈和疏離 。或者我們都是要單獨

的去繼續面對人世間的悲怨慾情哀恨慘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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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聖誕假的一個夜晚 ，偉 突然打

電話通知我麗已鏗去 了。第二天 · 我們
便一起去送她 · 參加她的安息禮拜 。我
們大半的舊同學都來了 ，麗的三個死黨

哭得很厲害 ，但我們大部份人都沒有哭
· 已不再 眼淺J 了 。牧師說麗已股離
了人間的痛苦 ，到天國與主共享榮紹 。

或者上帝揀選的人便是像麗 一般的美麗

傍晚的時候 ，外面下著毛毛細雨 ，

夾蒼絲絲寒風打在窗上 。對街球場的草

皮綠得發青 ，天空的雲層壓得很低 ，空
氣中好徹多了一曆氛氫的暮氣 。花架上

海棠的技極插 入空中 ，紅得發黑的花辦

被雨打落 ，緩緩飄落街心 ；疾駛而過的

小巴濺起水花半天高 。這沒有落日的黃

昏給塗上了一抹蒼涼淒變 。 鬍 r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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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想 若 如

呢必楓綢甲熙 ）
徑

、：t'．、！

Term test終於過去了 那三星期

漫長苦悶的所謂聖誕假期也隨之姻消雲

散 ，代之而來的又是那朝八晚五的刻板

節奏 ，體內的biological clock 又回復
正常 。

真不明白滿街可見的 聖誕快樂

從何而來 ，連寄聖誕咕也變得極其無聊

！寄去外國的都是劃一的那幾句 我現

在很忙 ，因為五號是 term test ，所以

要在 term test 之後才可⋯⋯J 。悶 l
手部的動作也變得機械化 ，一張張聖誕

咕 ，一句句不加思索的Merry Christ ·

mas · 沒意思 ！真沒意思 煙

回想那三星期因 term test 才有的
毅力 ，眼瞪著一疊疊密麻麻的 hand out
, notes """" ' ，還有那多本足二吋多厚
的 必讀J ，我的天 ，簡直是非人生活

l 坐在書桌前 ，只懂兩眼發光 ，時間全

送了給它 ，但得來何物 ？只不過是 ha-
If · life 只得兩 日的biochem，三 日的P-

hys10logy ·一 ”辛勞的成果何在作自

問已經 盡了人事J ，三星期來多是深

居簡出 ，連 無粥“也不敢 ，恐怕引來

四面楚歌J 。人家正在狂歡 ，自己卻

是暗歎死期不遠矣
’
！可悲 ！

是了 ，又有誰料到 千年道行一朝

喪 ，廿 日苦功三科瘀 ！天意如此 ，亦

無話可說 ！

有時覺得醫學生真苦 ，付出的多少

青春 ，多少活力 ，都被將來 醫生 的

銜頭掩蓋 ；其實 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

金難買寸光陰 ，你能明白箇中道理嗎

？又何況志不在 金 的一重 ！

現在天寒地凍 ，沙宣道上也是陰風

陣陣 ，眼見那草忽忙在瑪麗及李樹芬之

間穿插往來的師兄師姐們 ，他們堅強的

面孔底下也包含了多少時間與精神 。想

起自己只正在優悠地躲在一旁簌簌發抖
，簡直浪費metabolic ener群 O

同學們 ，快以初生小．嗎作模樣

以每一分精力掙扎站穩腳步 ，

是時候起步了 ！

'
.
f以
燙)
、

·
‘
斗
么

離

必

戶

馴 瞬 慶 織 賺 叮 雜

一片灰白的大際 ，谷掉了遠處章山

的玲瓏姿態 ，將天空和海洋連成白濛濛

的一體 ，沒有半點可觀的景象 。外面天

氣很冷 ，冷風刁衢 從窗縫透進 ，使室外

刺骨的寒冷穿透身體 ，冷卻了洶湧的情

緒 ，卻加深了冷靜思想帶來的無奈 ！

所能地為偉大無窮的宇宙增添一點微弱

的光芒 。但是經驗告訴我 ，我明顯地沒

有足夠的能耐 ！

黝 攫 黔 攤 娶

L訕

闕iJ付，

州
1'

州鰍必
計,
p肥間，
卜
口鳥》，
'

神經生物學科測驗的成績仍深印在

腦子裹 。那
“F”像一根無形的棒子 ；打

亂了思緒 ；像一柄無情的刺刀 ，刺進沒

有準備的心房 ，讓我乏力地完全沉溺在

迷茫裹 。

從學期開始 ，沉重苦悶的課程便把

我壓得扁扁平平 ，將內裹的浪漫情緒 ，

藝術氣息和高遠的思潮通通擠出 。我的

觸覺也失去了靈敏 ，祇有向著文學和藝

術的溫泉 ，勉強地納入
一點兒那滋潤乾

涸生活的氣息 。時間的限制和心境的憂

戚令社交圈子越縮越窄 ，而填補那失去

的就祇有加深了的失望 ！

根本整個學期都是在矛盾中 。雖然

理想還很模糊 ，卻明知和現實相距甚遠
。心中滿有一股衝動去認清理想 ，改變

現實 ，找出一條甘心去闖的路向 ，但在

現實的限制裹 ，沉重的功課中 ，那裊有

時間 ，那裹有誘導性的啟發 ！在矛盾中
一
我聚集不起意志 ，發揮不出潛能 ；在冥

想時 ，感覺不到溫暖的光芒 ，在沉思時
，想不見光明大道 ，好像腦裹一切都凝

固在漆黑一片裹 ；沒有活動 ，沒有生息

我曾多少次昂首挺胸地試圖克服眼

前的艱巨和矛盾 ，要同時地掌握好功課

和培養自己的內涵 ；去燃點 自己 ，竭盡

不滿 ！誰也不願讓 自己的生命被扭

曲 ，放進容不下自己的生活模式裹 。優

美的人格包括 了願意為實現清新脫俗的

理想而付出辛勞的決心和耐力 。失望固

然可悲 ，但或許今天的失望就是明天意

志的支柱 。我今天還年輕 ，應該還有能

力去解開失敗挫折帶來的精神不自由吧

I

才磁 勵 群 邢

工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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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a heart pounding with
unknown expectation, my instinct
seemedto be telling me that the
friendly face movingdown the corndor
corndorleadingto the airport lobby was
the one I waslooking for. It did not
fail m either,and our first encounter
wasassmoothasit couldbe.

The lady from Australia, Miss
Maxine Whittaker, was the Regional
Director of IFMSA ROAP (Internationi
(Internationi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 Regional
Office Asia Pacific). Hong Kong was
the third stationof her two anda half
weeksSouth EastAsiaPacifictour as
the regionaldirector,after Singapore
and Bangkok,and her next and final
stationwill beManila.

I wouldn’tbe able to know how
many of you in the medical school
knowabouthervisit,but shedidspent
5 daysin theclinicalstudents’residential
residentialquarters,during which are spent
mostof the timediscussingonmatters
related to medicinein a number of
aspects.Nevertheless,shedid attempt
to make a public appearanceby
conducting a slide show on the
“Preventionof NuclearWar”—oneof
the few projects at present being
conductedby IFMSA. We got a “not-
that-pathetic” (a quotation from the
visitor) attenderce of twenty, and I
thought most of us sharedthe view

that it was very much medically
orientedandwaspretty interesting.

With just a little inevitable
Australia accent, Max provided a
numberof us a preciousopportunity
to learn not only about medical
studentsin Australiabut alsothe life
and way of thinking of her people.
Max left Hong Kongfor Manilaon the
7th December,after leavingus with
the followingpassageand many good
memories!

FrancisChauPakFai
InternationalRelationSec.
MedicalSociety

To: the editor, Caduceus

Ref: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Faculty of Medicine

After my bird’seye introduction
to “Fragrant Harbour” — the skyscrapers
skyscrapersreaching ever upwards to
house humanity, and the floating
villagesbouncingon the waters,I was
quickly introducedto the realitiesof
medicalcare and medicalstudentlife
in HongKong.

Word of mouth had told me of
overcrowding situations, but to

actuallyseesurgicalpatientslying on
camp stretcher beds was still a
surprise.In my homelandof Australia
we are closinghospitalsdue to oversupply
oversupplyof hospital beds, and our
medical facilities are facing the
problemof too few patientsfor teaching
teachingpurposes.In addition,many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considering
themselvesin an oversupplysituation,
and,unlike ourneighboursthroughout
South EastAsia,wearedecreasingour
student intake. However, the health
planners of our countries should
alwaysrememberthat doctorsare not
the only, nor often the mostappropriate
appropriatepractitionersof health care. The
overall view of health care supply
shouldnot just centreon the number
of hospitalbeds,grantedthoughthat
appropriatehealthcare—preventative,
curative and educativeto all of the
population.

It was hearteningto hear of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medical
students, through their student
society, and individually,in issuesof
socialwelfareconcern.It isan “ostrich
phenomenon”—buryingone’sheadin
the sand, to believe that medicine
alone is the determinantof health for
every citizen. The standardof living,
environment, policies of governing
bodies and other outside influences
mould every individual’slife, creating
a unique health casefor everyone of
the population.Issueslike “1997” will
affect everycitizen, and modify their
responseto other phenomenon.For
too lo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has
remainedisolatedand ignorantof the

overalldefinitionof health—physical,
socialand mental well being,and it is

up to eachone of usto becomewhole
healthpractitionersand beinvolvedin
HEALTH care delivery, not “ILL—
TH” cures.

Finally, an essential part of

education, is to be aware of the

processesoccuring to educate you.
This can be realized by recognising
that everyone of us cancommenton
one’sundergraduatemedicalcirriculum,
as you are experiencingit. Don’t be
afraid, as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lways seem to be, that you
cannotmakecommentonthe medical
course,becauseyou arenot a teacher
or staff member.By the mere fact of
your experiencing the course, you
have the right and the expertiseto
comment — and do! Don’t become
passive learners — or your future
medical career will be stagnant —

become actively involvedin medical
education groups and curricular
reviews.

May I thank all the studentsof
Hong Kong University, Faculty of
Medicine for their assistanceduring
my brief stay in Hong Kong, and an
especial thank to the Executive
members of the Medical Society. I
look forward to fruitful liasionswith
HQngKongMedicalStudentsthroughout
throughoutthe futureyear.

_

Qalna

Housemenwork hard and tough,
underunfairconditions.

Housemenmake no complaints.
Meal time gossipsare many but open
voices nil. Everything has been
accepted.

I wasa housemanin a government
orthopaedicsunit in thepasthalfyear.
The rate of admissionsin an orthopaedics
orthopaedicsunit has a seasonaltrend as
well as a diurnalrhythm: muchmore
in summermonths(hot weather:more
easily agitated: less careful: more
chopping: more industrialaccidents)
and concentratedat daytime (industrial
(industrialaccidents).In the summermonths
I lookedaftera wardwith 36 bedsand
admitted and dischargeda similar
number of patientson each call-day
(admissionday). Every other day is a
call-day.History — physicalexamination
examination— treatment order — perform
suturing — casesummary— arrangements
arrangementsfor follow-up—totally 9 forms
to fill in, 36 times a day. In the
autumn months I looked after six
wards: one full ward and five small
wards.A rathernew experience.I was
really ‘on call’ all the day. WheneverI
wasdoingsomethingin a wardI would
he called to another ward for something.
something.While I tried to satisfyall the
wardseverywardwasdissatisfied.

I ama satisfiedhouseman.Like all
housemen,I learnt a lot during my

internship. I learn my professional
skill. I learn to be efficient, endurant
and independent.The housemanchiefly
chieflylearns through the mistakeshe
makes.There’sminimal guidanceand
little supervisionfor him in hiswork. I
waslucky to havekind seniorsaround
me, but still it’s extravagantto askfor
supervisionin many cases because
everybodywasso occupied.I cannot
attend meetings nor read books
becausethere wasjust no time to do
so, unlessI gaveup seeingmy family
and friends altogether. I had little
exposureto the operatingtheatre. It
seemed unfair to patients to leave
them waiting while I went into the
theatre.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a dull boy. All workandno learning
learningmakesthe housemanincompetent
and frustrated. I was frustratedbut
satisfied— I learnt somethingabout
reality.

I wantedto be a goodhouseman.
I askedmy predecessorwhatconstituted
constituteda goodhouseman.Behardworking
and responsible,he said.A very true
statementindeed.

I was a good house man, so I
thought. The welfare of my patient
wasmy first consideration.I tried to
see every patient as soonas possible
after admission.I neverspeakrudely
to patientshoweverhard-pushedI was.
I tried not to ignoremajorand minor

complaintsfrom patientsand tried to
keep an eye on their progress.I felt
proud of being able to uphold some
principlesdespitea highpressureto do
otherwise.

May God blessmy patients.I can
recall the usualscenesin the summer
months: camp bedslying all around.
Camp bed No. 9 wassimultaneously
occupiedby 3 patients:one about to
leaveit (havinghis woundsuturedbut
could not leave becausethe discharge
procedureswere not completed),the
other lying on it, the third one ready
to lie on it. It’s not uncommonfor
patients to wait for more than two
hourswithout beingseenby me —or
even longer. The waiting patients
became angry. The busy nurses
became angry. The overworked
housemanbecameangry. The patient
and the houseman are inevitable
enemies.Each party is alreadyunder
great stressand thought the other
party unreasonable.Patientsoften run
into quarrelswith nursesand doctors.
Human beings do not behave like
human beingsand are not treated as
human beingsby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circumstances.

I wasan angryhousemanon each
call-day. I was angry becauseI still
caredthe least bit for my patients.I
was forcedto practisemy profession
contrary to many of the principlesI
had been taught. I gained negative
feedbackswhenI didnot speakrudely
to patientsto squeezeout a historyin
seconds,whenI did not omit examination
examinationof the heart andchestin a young
patient plannedfor emergencyoperation,
operation,when I did not performcareless
examinations.

I wasa lucky houseman.The unit
I workedin isprobablyoneof the best
government units. The doctors in

general are kind, responsible and
energetic.Among them I seesomeof
the best doctorsPve ever met. The
nursingstaff in my unit are in general

egood, somevery good.The workload,
althoughheavy, is nothing compared
with other units, saythe surgicalunit
which admits twice the number of
patients.It isundersuchexceptionally
favourableconditionsthat onecantry
to preservesome principlesin daily
practice.In other unitsthere’ssimply
no choice— you mustscoldpatients,
mustdo thingsroughly,mustbemore
negligent.Thus the unit I workedin is
alteady a paradise for patients but
eventhen we are essentiallypractising
inhumanmedicine:patientsin general
are virtually under semi-neglect
becausethe workloadis so heavy. If
this issofor my unit, whocanimagine
the situationin otherunits?If paradise
islike hell,what wouldhell belike?

I was not a good houseman
objectively,soonI realised.The better
I servedone patient meansthat the
worseI servedthe other; he mayhave
to wait longerbeforebeingseenby me
for example. I have made no real
contribution.

I gaveup to be a goodhouseman.
My health is my first consideration.
One just cannotgo on workingunder
too muchstressfor too long a time. I
took 45 minutesinsteadof 10 minutes
for eachmeal. I am no longerangry.I
separatemyself from my patients. I
perform everythingmy seniorsorder,
but no more. Everything becomes
smoothand easyandfine.The nursing
staff ishappy.I becomea moretypical
housemanin the Hong Kong medical
service.For one thing I know what I
am doing: frank neglect for my
patients.

I acceptit.

May I have the pleasure to introduce••

IAL

Sd.Ma,dneWhftter
ReOnOIOb-ector.IFMSA
ReondOrganization
Aa Pacific.

Hongkong6-12-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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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eersfor XX “

“Hip-hip hurrah!
hurrah!”

Our slorts captain
comesfrom hispost.

Hip-hip hurrah! Hip-hip

is a leader. His authority

On Napoleon’sreturn to France after his first

exile, a generalwassentby the Alliesto arresthim.
“GeneralXX, know not your Emperor?”
The generalsurrenderedhisarmyto Napoleon.
Napoleonwasa remarkableleaderwith irresistable

irresistablecharisma.

One evening,he went with his disciplesacross
to the back of the boat, sleepingwith hisheadon a

pillow. Suddenly, a strongwind blew up and the
wavesbeganto spill overinto the boat.His disciple
woke him up and said, “Teacher, don’t you care
that we areaboutto die?”

He stood up and commandedthe wind, “Be

quiet!” and he said to the waves,“Be still!” The
wind dieddownandtherewasa greatcalm.

He reignedoverthe wind andthe sea!

Our search for leaders

“I will be the Presidentof Hong Kong when I

growup.” saida six-year-oldchild.
I’ll sincerelycongratulatehim if he fulfils his

wish.
“I will bea greatperson.”
This is what most of us once believed.But

when we grew up, we realisedhow limited and

helplesswe are — the inevitability of birth, the
uncertaintiesof living and the fearsof death. We

beganto find a way out —to graspon somethingor
somebody that answer for us the myriads of

questionsthat life imposes.We started our search
for leaders.

“Tomorrow, I will add two more linersto my
fleet. I already have 3 large mansionsbut I am

planningto build another one in RepulseBay. My
casinois not makingasmuchprofit asbefore, so I
mustmakeplansto attract moregamblers.Let’ssee,
shall I take ..ver Golden Company?Obviouslythe

companycould haveearneda lot more money had

it not beenfor the badmanagement.And I shall...

Georgehasfound his leader. In fact, hisleader

occupiesall of histime sothat hecanjust ignorethe

silly questionsthat life raises.

“Comrades, let us work hard so that our
country will be strongand so that we can have a
better living standard.You must know that we are
born for our country, and we shallbe willingto die
for her. Our actionshallbeorientatedin sucha way
to bringthe greatestbenefitsto the State.Wemust
follow the policiesof the Party. May ChairmanHua
live 10 thousandyears!”saidClii Ming.

The next day, Mr. Wu took the placeof Chair-
manHua.

“Dad, I am goingto school.Goodbye!”
“Goodbye!”
Ah Niu is very complacentwith his present

state. He works in a factory and hasa wife and 3
children. His youngest son has finished 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and was awarded a prize for his academic
results.Ah Niu is proud of him and hashighhopes
of him.

Ah Niu is willing to do anythinggoodor evil,
for the future of hisSons.

“. . . . He provedto othersthat He wasthe son
of God, and for this reasonHe waspersecuted....
He chosenot to be a kingon earth andhandedover
himselfto his enemiesfor our redemption.But not
evenhis followersunderstoodhim. They all thought
that He was a fake. Nevertheless,He made such
choiceeventhoughhe knewthesewouldhappen.

Paul, a prisoner,was listeningto a story of a
friend with extraordinarypower,charmandwisdom
who handedover his life to his enemiesbecauseof
Paul’ssins.

“This He did for you, Paul. What have you
donein return?”

Paul was moved and treated Him as his true
friend. He believed what He said and acted
accordingly.

Paulbecamea changedman.
Now Paul is releasedfrom prison and he has

foundhisleaderat last.
Though at timeshe doubtsif it issuperstitious

or foolishto follow the leader’scommands,he tries
his best to carry them out. Many people jeers at
Paulfor hisbeliefs.

“Don’t you know your faith is a self-fulfilling
system?”a philosophistsaid.

“Come on, forget about the commandments.
Let metell you how to makemoremoney.” saidhis
formercell-mate.

But Paul standsunmoved.His friendshipwith
and trust in his leaderbringshim so muchjoy and
strengththat he is too afraid to lose them. So he
trieshisbestto maintainthe relationship.

We are all prisoners

We are all prisoners—prisonersof sins,desires
and our old ‘selfs. Many of us havebeenliberated

by the leader.But...
Haveyou?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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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 O 馨 負 杜 戲 二，. 投 稿 啟 以

投 稿 加 強 團 結
，

上 下
一

心

為 甚 麼 我 要 投 稿 ？1

在一年的編輯工作裡所得到的是

什麼呢 ？

啟思還不是一份 編委會 的報紙

嗎 ！J
經了年多醫科生活 ，經歷多了 ，思

想擴闊了 ，從而追憶 自己所袒當的角色

是否成功 。對的不提 。不對的卻令我常

自煩惱 。其一是對啟思的責任 。年內只

享受閱讀他人文章 ，隔岸觀火 ，有否參

予作家的角色 ？啟思是醫學生的報紙而

不是編委會的報紙 ，但我身為學生 （主

角 ）也沒有作出任何貢獻 ，這真是 遺

憾J 了 。

彭 繼 茂

為 甚 麼 仍 要 投 稿 ？!

只要我們肯誠實地面對自己 ，持

守並實踐自己認為對的一切 ，開放自己
、坦然無懼地接受各種挑戰和衝激 。大

學生應該養成一種對⋯⋯真理⋯⋯對善
⋯⋯對美等價值的執著心態 。

能夠將心事和經驗分享 ，表露人間

溫情 ，發洩大眾怨憤 ，豈不快哉 ？感情

是人類的天賦本錢 ，又何必隱藏 ？沒有

稿件 ，不能明瞭事件真相 ，減少關注 ，

歸屬感熄減 ，又何來醫學生被譽為團結

合作 ，上下一心呢 ？讀者產生共鳴 ，帶

動校園討論氣氛 ，由關注演變成為團結

的力量 ，這才是我們所寄望的 ！再者 ，

若能克服自我 ，面對責任 ，提起寫作精

神 ，將自己名字登於報上 ，又豈能沒有

少許滿足惑呢 ？

我 對 啟 思 的 寄 望

啟思啟我思 ，我思啟啟思

評論文章是我所愛 ，它能產生共鳴
和代入感 ，希望八三編委會能繼續為
民 唇舌 ；又何須受一些小氣 、短見 、

固執或不認錯的攪手 ，又或是誤導幼惟
等而退避呢 ？為加強高低班溝通 ，大仙
、醫生和教職員對於時事 、社會問題 、

師生關係課程檢討等文章是值得推廣 。

× × × × × × ×

伙 以矯 矽 司題 扔為 籐森

、裘 角六才 媒

. ，任邊 巨擘奮，夕

亂 必校 司孝 郁 這 薦 忙 ，庭 疋弟丰，
r
論汰痲 ，

洶 手當現 ，-A · 盾 。斗肴人婦 以 旬 、考初心 今

祠 斥 ， 不更 魚 思 義淡 切 此 中 谿期 么隊 ，

遼 那 是 誦 者夸 各 司 浮 勞力 細 魚 神 魚 不也 ，此離

我 咸 到伏 叮 可彥 必 才．

放 其祕 司縴七 為 ‘ 志試 到 輿考 擊螂

中 ，摻 手神 人 務 。賺 llJ .

今 付 么多補 ，則 ，、‘ 眾．二志．

幼 斗作 州 伙
”

Z李4付。今．遂t寺方，
X 州 Lee

為 甚 麼 我 不 投 稿 ？ !

我的創作 、我的見解 、我的感受
、我的批評 、我的鼓勵 ，全都去了那兒

？圖書館內的啟思投稿箱還是經常的空

著 ！

作文確是難事 。寫一篇有 文路J
的文章猶如考長題 目一樣需 要耐 力和材

料 。中文程度差的我真是不知道怎樣來

用文字揭開心事 。倘若文中所言是與事

實不符 ，誹謗他人 ，用詞不當 ，又或者

己見受不到接受 ，豈不引起公憤 ？若是

畏縮不前 ，題 目和內容便受到拘限 ，還

是

各家 自掃門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

霜 好了 。

在我下了決心 ，提起了筆 ，此文終

於完成了後 ，我得到了什麼 ？只須 出
一分力 ，發一分光J 值看啟思傳倩 ，我

得到了莫名奇妙的快樂感受 ！您懷疑 ，

是嗎 ？何不試一試呢 ？

註 ：此 文其中內容是轉載第十四卷
第六期啟思文章的精句 。某些是經過刪
改 ，希望原作者不會認為是誤導同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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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冷 的 冬 天 尚 未 過 去 ，環 顧 醫 學 中 心 附

近 ，光 禿 禿 的 樹 木 給 入 一 種 蕭 殺 的 感 覺 ，但

啟 思 內 部 卻 是 朝 氣 蓬 勃 、生 機 旺 盛 ，整 個 編

委 會 都 是 躍 躍 欲 試 、滿 懷 大 志 ，致 力 辦 好

啟 思
一 份 屬 於 同 學 的 報 紙 ，但 我 們 的

希 望 能 否 實 現 ，還 需 要 同 學 的 支 持 和 反 應 ！

屬 感 。

綜 藝 版 的 內 容 及 水 準 如 何 ，真 是 全 賴 同

學 了 ！我 們 當 然 希 望 綜 藝 版 能 夠 包 羅 萬 有
一

一
漫 畫 創 作 ，各 種 類 的 文 章 ，如 轉 性 的 和 評

論 性 的 ，如 新 詩 ，散 文 ，小 品 ，如 書 評 ，影

評 ，如 生 活 體 驗 ⋯ ⋯ 等 。畢 竟 醫 科 課 程 是 那

麼 繁 重 和 專 門 化 ，的 確 是 需 要 閱 讀 清 新 的 和

多 類 型 的 文 章 ，以 驅 散 薰 人 的 悶 氣 ，希 望 啟

思 能 做 到 這 點 。縱 然 我 們 有 如 斯 希 望 ，即 使

我 們 會 盡 力 約 文 ，但 是 最 終 都 是 一 句 ：全 賴

同 學 的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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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啟 思 終 於 出 版 了 ，專 題 是 大 學 及 理 工

撥 款 委 員 會 ，大 家 眼 中 的 U P GC ，可 能 是

一 名 財 神 爺 ，其 實 它 是 否 真 的 只 是 幫 助 部 份

家 境 有 困 難 的 大 專 學 生 呢 ？它 的 權 利 範 圍 及

運 行 方 法 又 如 何 呢 ？相 信 鮮 有 人 知 ！

最 近 發 生 的 九 龍 灣 事 件 ，引 起 了 學 界 的

關 注 ，也 真 接 反 映 了 政 府 政 筆 昀 不 妥 善 ，及

提 了 綠 印 者 是 否 受 到 不 公 平 待 遇 等 問 題 ，編

者 特 別 搜 集 了 一 些 曾 參 與 及 關 心 此 事 的 同 學

的 感 受 及 意 見 ，作 為 一 個 小 小 的 專 輯 。

在 外 來 稿 件 方 面 ，今 期 頗 為 充 足 ，可 熹

的 是 其 中 佔 不 少 （與 以 往 相 比 之 下 ）是 自動

投 稿 的 ，衷 心 的 希 望 這 現 象 能 繼 續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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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 年 啟 思 編 委 會 名 單

名 譽 顯 問

總 編 輯

副 編 輯

執 行 編 輯

大 書

財 政

總 務

美 浙 設 計

咨 屆 代 表

編 委

黃 j息明 博 士

夸 鳳 建

吳 鴻 裕

黃 美 玲

梁 展 雲

林 淑 儀 葉 錦 洪

鄭 煥 明

黃 國 輝

林 樹 仁

鄭 定 堅 吳 兆 強

郭 和 哥

限 寶 賢 鐘 子 光

莫 金真安 吳 炳 榮

陳 長 華 陳 可韋興

周 雨 發 朱 秀 群

朱 立 新 許 之 雄

古 樹 榮 林 傳 龍

羅 走 怛 陸 常 青

馬 紹 鈞 如L寶 發

在 今 期 我 們 收 到
一 個 驚 喜 D ．Lee

神 態 十 足 ，活 潑 清 新 的 三 幅 漫 畫 ，及 一 封 給

予 啟 思 鼓 勵 及 支 持 的 信 ，特 將 其 原 文 刊 登 ，

以 示 感 謝 ，並 誠 意 邀 請 Dr . Lee 繼 續 投 稿 ，

以 其 神 妙 之 筆 ，活 潑 綜 藝 版 ！

冀 望

幹 事 會 上 注 已 兩 個 多 月 了 ，剛 上 注 時 的

確 為 醫 學 會 帶 來 了
一
番 新 景 象 Medso

房 及 footbridge 的 全 新 面 貌 ，管 理 存 貨 、文

具 及 油 印 紙 的 嚴 謹 ⋯ ⋯ 等 ，常 在 Medso 房

附 近 出 沒 的 同 學 定 有 同 感 。除 了 這 些 表 面 化

的 改 變 外 ，相 信 幹 事 們 及 其 他 常 委 會 都 滿 有

雄 心 要 為 同 學 服 務 ，向 著 他 們 的 目標 前 進 。

雖 然 是 會 遇 到 很 多 挫 折 ，困 惑 和 失 望 ，但 希

望 他 們 能 本 著 其 信 念 ，與 啟 思 及 其 他 常 委 會

合 作 ，向 前 邁 進 ，使 醫 學 會 氣 氛 蓬 勃 ，使 醫

學 會 進 步 ！謹 與 各 同 學 共 勉 ！

對 矜 黃 德 明 博 士 樂 意 成 為 八 三 年 度

啟 思 的 名 譽 顧 問 ，及 其 對 啟 思 的 支 持 和

關 必 ，謹 此 效 謝 。
嗚 謝 葛 蘭 素 香 港 集 團

學 聯 沫 迸 部

路 向

每 個 人 都 有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尤 其 是 在 讀

醫 的 過 程 中 ，有 人 會 深 信 讀 書 是 唯
一 重 要 的

熟 書 就 等 於 能 妙 手 回 春 。但 行 為 科 學

告 訴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無 論 是 生 病 、作 決 定 去

看 醫 生 、生 病 時 的 表 現 ，及 至 康 復 等 種 種 過

程 都 受 著 社 會 因 素 所 影 響 。若 我 們 對 這 社 會

的 政 治 經 濟 體 系 ，現 存 困 難 及 不 平 現 象
一 無

所 知 的 話 ，我 們 真 的 能 夠 成 為 一 個 能 妙 手

回 春 的 好 醫 生 嗎 ？況 且 我 們 除 了 是 醫 療 界

的 一 份 子 外 ，更 加 是 社 會 的
一 份 子 ，試 問 埋

首 於 圖 書 館 內 不 聞 不 問 ，是 我 們 應 有 的 態 度

嗎 ？

九 七 問 題 ，似 乎 是 目前 能 夠 引 起 最 多 香

港 人 關 注 的 問 題 。收 回 主 權 是 事 在 必 行 ，港

人 治 港 的 可 能 性 也 很 高 ，但 縱 觀 四 週 的 香 港

人 ，對 政 治 的 參 與 程 度 是 那 麼 低 ，對 社 會 的

認 識 和 關 心 是 那 麼 不 足 ，不 禁 令 人 袒 心 港 人

如 何 能 治 港 ！維 持 現 狀 ，似 乎 是 大 部 份 香 港

人 的 意 願 ，但 是 真 正 的 現 狀 是 如 何 ？有 甚 麼

殖 民 地 政 府 下 的 不 平 等 現 象 ？港 人 能 治 港 時

又 可 如 何 改 善 ？有 多 少 人 真 正 知 道 呢 ？認 識

這 一 切 似 乎 是 香 港 人 為 九 七 年 的 來 臨 應 作 的

準 備 之 一 。

基 於 以 上 種 種 ，啟 思 今 年 的 專 題 將 會 著

重 一 些 社 會 問 題 ，也 極 之 鼓 勵 同 學 就 對 這 些

問 題 的 看 法 投 稿 。我 們 不 是 希 望 單 靠 啟 思 能

使 同 學 認 識 社 會 ，而 是 希 望 啟 思 能 與 同 學
一

同 起 步 ，一 起 進 步 更 而 多 閱 書 報 ，多 留

意 時 事 ，多 思 索 ，多 討 論 ，以 及 身 體 力 行 的

參 與 ，正 如 今 年 醫 學 會 幹 事 會 的 口 號 ： 篆

策 革 力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事 務 · ·⋯ 亡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啟 思 不 著 重
一 些 在 校 園 發

生 的 事 ，畢 竟 要 培 養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思 想 方 法

，凡 事 不 盲 從 及 盲 目接 受 ，應 從 關 心 及 討 論

切 身 問 題 開 始 ，如 醫 學 院 將 於 今 年 實 行 的 延

長 評 核 收 生 法 、及 醫 學 院 加 位 問 題 等 。此 外

，我 們 亦 會 主 動 發 掘
一 些 趣 聞 ，如 Medic 的

一 些 掌 故 ，和 介 紹
一 些 大 家 的 熟 識 的 講 師 和

教 授 ，如 快 要 離 我 們 而 去 的 Prof · Gibson ,

P of . Lisowski 及 Prof . Hsieh 等 ，務 求 使

校 園 版 更 加 活 潑 ，文 章 的 可 讀 性 更 高 ，進 而

提 高 同 學 對 醫 學 院 及 至 整 個 大 學 的 了 解 和 歸

綜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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